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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多放点佐料，把资料室带回来的外国画报放在一边.一- 

用婚那种特有的微笑，过去不少次磨擦着 

決在的机会就不齬，争吵还没出圏儿 

笑英既汐有屈辱质，也没再游利者的 

纟三扣两;行越紧。上次争吵走什么时候? 

“行椽牌”花露水系

的产地在外儿？南方布里人们的解

,有和第，还有行程的香啓。她应该笑，

艾城

尹洁站在五延柜前，握着长演的“柠檬牌”花露水，感到手 

一心汁滓渾的,她真想回头笑笑，来结束这刼刚刚开始的争吵•真无.

般了，都是些及七标皮的小事。肉烧糊了，这有什么？可以再感

"用微火

妬应该笑，转过头三

' 运样避免了。关键显时机。

’才、过是些你来打去的嘲讽； 

嘴容。尹活用力拧着泓盖，

匕一 天知，.这种周期但的恶性徐环有没有个完？

■ 用髙级香料粘制而成。行線

- 气是不是好些？有住光，…

应该转过头去。

“我可受够了!"绐屎这么句话脱口而出。

】 “燧了？日子长着呢——“他故意捻长音调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 “

“我是说，得有点儿长远观点。”

瓶盖狞碎了手飘出_股幽香。湍那好，咱们离婚吧。

“又是老话题。”他冷笑了一声，“你明天上午跟行政科打

声招呼,卷起镉盖,谓吧。”

尹洁陡地转过身。“去哪儿？你让我去哪儿？

他靠在床上，胳膊交会在胸前，眼镜片闪闪发亮。“这，栽I

.-

99

可管不着.“

“你蚂明知道，为了你我跟家里闹翻的

“为了你自己.“

耳啲一声，花露水瓶在地上摔得粉碎。“你、你不要脸！” 

“这个不施，后边有暖壶，”他说。

尹洁气得浑身畛嚓，抄起暧壶扔出去.接着，茶外、托盘、 

花瓶、糖盒•…•…，'是手边够得着的东西统统飞了出去。徒也所 

娶，什么也畲要！上你满不在乎，一切都成了碎片，看谁心疼! 

.叫我卷铺』，没弄么便宜。哼，每回都卡在这儿。把定下的这条 

混帐规矩，还“堂正正地贴在厂门卩：一“凡入厂施舍后隹的双职 
, • • • • .

工首先提出离喑者，请自动到行政科办理迁出手织”那些行政 

科的老爷伍，尤其是那个小隙缝眼的缺徧科长，你们倒挺酎松， 
• • ,, ; .

什么也用入着发愁。刷，——张住房证；刷，一张彖俱淸単。呸! 
• .丄.; -1 .;

大忌不知什么时候溜走了。 .
■ ■ .

尹日住住手，掩面失声地哭起来,淮琛顺着指缝，淡到腕子 

上,痒稣跳缸 她居然扮演这么个泼妇的角色，说不定再过两年, 

她会站在院子里骂街呢.她旅超了家，想起了自。那间卧室，出 

起了桌上那只小绒毛狗的玻璃眼珠。上面一用蒙工不少灰尘了吧? 

以前她总喜欢鼻子贴着鼻子，望着那对眼珠，讲些情悄话;因为 

只有皴毛狗不会泄器秘密；它能理解一切。妈妈，你却什么也不 
• , - ； X -

能理解，你以为我当时胡出的只是结婚的请求吗?不，除了狂热， 

更多的是对独立生活和作为一个成年人的專严的渴望。,你劈头盖 

脸地把我臭骂了一虬 我反抗了 ,你就受不了，哭着，喊着，要 

和我断绝关系。妈如，要知道，这是医生的职业病：武断而无情。 

可上个月在轻工业展览会上，你还是无法掩饰自己，嘴角抽动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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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下。我大步地走过去，風我渴宮匐龍軌肘•吳，馳怕轻社,女一 I 
声，我就会站住…••…尹洁平静下短，踏着吱吱作响的玻璃緖，走 

到门旁的脸盆架前,‘擦了把脸.什么也不想,不想，想也没宥用。 

只求安安淹稳地睡上一觉，做个好梦，.寶时忘掉眼前的丁切。 I
,她感虱有点冷。冰原的被里一触到身上，就会引起一阵轻微 I 

的映東。她恕起了菜市场白色瓷传池子里的冻鸡，不禁一笑，这 ] 

两军，她常常这样笑，商着自己笑，对着内心深处笑。她伸出胳 I 
•膊，把床头柜上半导体收音机的音量调小：电台正在播送一支肖 I 
邦的钢.琴曲。轻炉的旋律和绿色的台为灯光一起洒在枕边，和媲 I 
那卷曲的头发猱在一般，她似乎红松一骂 烦虬渚恼和一天的1 ] 
撅劳被挡在灯罩之外;消散在黑洞洞的空洞里。屋里弥凌着花露 I 
水浓畑的气息。什么也不想，管他呢，让他在外面源荡吧，最好 I 
冻死在街上。小时候有一度她恨透了钢琴。每天早晨坐在琴橙上；] 

窗戻典阴影沿着五线谙的黑色格线滑动；背后是外婆严历的目光 I 
和更加严历的咳嗽声；墙上老式挂钟的钟摆像节抱器似地在头顶 I 
上推呵摇…••…有时，姆总在暗自惊奇这美妙的旋律是怎么产生的.I 
听听萼，又遥远，又神秘，仿佛和生活是平衡的,永远不可能交 I 
融在一起。而生活中只有那些破碎的音调,往往又带着某种不祥）] 

之兆。结婚前一天，她和姐妈吵完架，气冲冲地回到自苍屋里F；, I 
打开琴盖，悔手拔舁着琴键。爸爸跟进来，把一只手搭在她的湄 I 
上。姓咚地弹出一组不合谐音，甩开爸爸的手，转身走出去尸再 I 
也没回家。这组不合谐音至今第迪在耳边。现在想郑来簣简直是 I 
一种预兆：既有和父母决翳所引起的内疚，也有随之而来不知该 I 
笔嫁给谁的怨恨；所有旅行结婚时茫茫的南国之夜带来的空虚，I 
又有初次口角弥合后的那种除痛和不安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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嫁兩，你喔小三，挤得我喘不上气了. ”

“找歌你又找拇，快绐我睡！明儿一早我他妈就得绐你们奔 

命去.”

这是丛对门司机家里传来的声音. ・•

房子，尹洁叹了 口气.狗直是个咒语，急得人人都头疼。有 

什么办法？吵架归吵黎，总不能睡到街上去.已经十一点了，电 

台在播送简明新闻。奇怪的是，即使天場如陷，擒音员的声音从 

彳孚变.蝴拢关上半导体，欄了个身.为什么要结婚呢？可人 

去簫这样，一个过程，仅此而已.好吧，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是付 

出代价的时候了，为了景利的狂痈，为了美好的愿望，也为了固 

执•是不是所有的女人婚后都向自己提这种问题？或，那就太可 

怕了 0 . "•

.松道里传来沉里的脚步声，隧后有人呼呼敲门,尹洁脛地坐 

龙来，拉开灯，匆匆穿上衣服.一阵町増的睡响，门后镜子的 

反光闪覇一下，门开了。大思倚在二个陌里人的肩头，脑袋垂在 

胸繭，一缗头发搭岔下来。 ,

“用、用不着扶，我还没有断气。”大志试图推开那个人，结 

果腿一弯，歪倒在地上，眼锐甩了出来。

“他怎么啦？ ”尹洁问，向前迈了-步。
“多啕了点儿。来，帮帮忙，抬床上去，”来人说. 运沙

“我没酔....介绍一下，我的酒友”丿惠，这位是我的老婆…•

•…友谊万岁！''大志向空中伸出一只手，似乎想抓住点什么，又 

无力地垂放下来.

尹洁迟疑了一下，走过去，和那个人费了好大气力才把他拖 

到床上。他朝地上干呕了一阵，什么也没吐出来。尹洁拾起地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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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参。真让人恶心，唯吐、型*、帕生人，诩奉这混杂的酒气 
斗味，哼，.平时他就是透冷圈圈的以卓片看待世界和你小 

爆爲情粉被这该死的无机物隔开了-……

产吐出来就好了。”来人阻着掏出打火机，点上支烟。“干 

鑫我.识。価喝得太猛•…•…怎么,你悯刚吵完架？ ”他朝地上扣 

-姜春，吐出口浓畑，日光停在尹洁身上。

--选时妙才发现自己只穿了件尼龙衫，慌忙把骼将抱在胸刷， 

事港头.

二嚼,想开京儿得了，就那么叵事。结婚过日子就像口痰盂, 

辜鵰朝皇卒唾沫。我和朮婆子也分居半年多了 ” 

三&为什么？ "诘一出口，度洁才觉得实在多余. '

遇咬了我喲俘。“一句话,我可不尽意他如的当王八。离姫 

据拳还难,说是要等什么名 < ”他吹吹畑蒂上的白灰” 

忘了，好好照顾他吧。” ■.

； W霸爆你」

- ，用不着容气.”他走到昏暗的、举满炉子和杂物的楼逋里, 

蚤：“要说你们是读书人，怎么也这么大肝火？ ”

圣洁苦飨了一下，沙有回答. ，一 •

- B别送了。好在明儿滔一酸，他会忘存一千二淨J”
「拿洁望着那族无法判断年令、有点浮肿的脸,点点头。可是 

举忘记，什么也不会忘记。明天和今天一样，早晨和晚上一 

奏不会有什么/变。 . 1-
［萋回到屋里，靠在门上。大志继续干呕着，只吐岀一点黄水。

*给我口水喝，”他歛强本起头，含糊地说。

’4嗑碎了，”尹洁冷冷地叵洛，

“我渴！ ”他沏笈地以

尹X珀在京學。她内心飞诵了灰潟，旣厌汰他，也厌念自已。

“和渴，洛」”他的声V微弱〕傢元:乞求。

尹洁釈身,出去，点燃了注呈的治气力\烧上扇不，又回刻 

鼻里。妇在胞■露里汶/一如党甲，打拧干，加給了他。大忘蜃;科 

j接过毛巾，.鬻去擦领头,飞V"一松，W中,涔在就头上。忽然， 

以.手注笔典招住头饰，添二「呷吟*来。

I “怎么？ ”力治不禁M .

“冬,我的头.... ”

:“要不要吃片止疼药？'

I他只剰下壬扌的份儿了一丁水加爲修理;二n、；脸色牍居，一仪 

事眼镜留在鼻桀上的压痕更异之, 了； ：］」 ■

；尹洁在京边坐下萩，用2 3把去他额角上抱出水。忽然，.--■, 

也记超新婚之长，大志也喝成这「I■杵子。：:;她，紧紧抱上留妁头, 

窗力怨分担他的痛苦，几乎一饺小汾布合眼。归嚟此刻，由予怜 

|,由于绛予，由于被喚感的爱”回忆,如煥到一点点甜置的满 

匕和大衣里，尽管痂衣服镶吐反了，翅依然和幸福。杲上掰友 

差的鲜花在开放，忸着秒针那清除的声音，一辫一若；花燕情情 

电伸展着，抖糸下金黄色的粉末 热时，憊不知迪花在力，放的 

耳條也在凋残。又是一阵剧痛。尹洁俯下身去，,抱住缶的头，紧 

*压在自己胸前0姬底到自己的心在跳，那么沉稳有力，再没有 

新婚近的那种急促和慌乱了。记得当时每次荥热之后，姨都久久 

不服入睡防屋贴在枕头上，谣听着自a的心跳。一切都在变，‘ 

添了播音或驚声音版像一把白金尺，告诉你和往孽的咫离…-

水开了。她冲及杯棉水，把他的枕头垫高，一勺一勺地喂他。

'〕；--7 —―



和，安耦下来，惶性呑嚥着，不久便融看了.大柢是也于没兔眼镜 

的缘於，他的脸变得柔和了，似乎是长年微决的痕迹。这例年， 

,彳艮今犯到他的笑声，由于耿直，他几乎跟厂里所有的领导都吵遍

.出许有个孩子会好些，不少家庭都是这样.她感到胸口有点 

,,仿佛充满了白色的汁液。是呵，她总在等待着什么.等待， 

j而不是希望；汾有目的性，实实在在的，耐心•…•…风在歌唱….…: 

!在远方，那里没有冰和雪....
fI 朦胧的藤意中，如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榇柠檬树。

,早上，尹洁祓楼道里的喧闹吵醒.她能分辨出各种声音i婴 

‘丿卜初猷时的啷哭鎗不鍔去的手•.鞋声、照例的索喧、漱口挣多当啊、 

,龙头哗哗地放水…••…尿轻轻一动，显然大志已经醒了。

/ “头还疼吗？尹沦同。

i 他嗯了一声，翻了个身。尹洁盯着天花板.晨光顺着窗帘上 

:端漏进来,构成不规则的源浪型图案。忘芻一干二净？哼，诏也 

j没有忘，永远也不会忘.嫗等待的只是一个繆改有幵端纠结局

“我的眼镜？ "他问。 啰：史所有的目

尹浩转过身，背对着他. 子処成旳恶啰。

i “在燮儿？ ”

“柜子上.”尹洁没好气地哼了一声s

大志开始穿衣服，裤帝的金属扣环发出声脸喈的一声，他 

踢开一块碎玻琛，吱吱地走动起来.尹洁盼着他快点滚蛋，她不 

愿意当着他的面穿衣服，让他看见自己半裸的样子.他好像故意 

磨照着，一会儿翻脸，一会儿扑杯子弄得儕响。,终于，他的脚 

步在门口停下来，仞乎犹隱着什么.本洁心里一动。

—s —

“晚上我不回来吃饭。”门坪的关上了.

尹洁真想跳起来，追上去，对着他的耳来喊：你饿死才好呢, 

永远别回来,闲逛去吧，和那些酒鬼涌该去胆！就是别爬回来噓

I头尾，要水和 痰盅，；点也不修，语都得朝辱牛侬沬；那就呼 

吧,国有口区吐。

I 街上有雾。人语渐多了起来。尢轨电车鸣呪地驰，过，扩音器

哎吱嘎啜地哨，传来售票员加站的戸音。尹洁在流澳售货车上买 

了个囱包，又彼见了那对老天妇；他们几乎和钟表一样准时。老 

头是附近一所中学的语文敬趴几乎毎天早晚尹洁卽能看见義头

I亲自到车站胡送自己的老徉，,平时总要点点头，彼此打个招呼。 

I可今天她从内心里感到厌助,甚至；憎恶，瞧瞧他们那付旁若无人 

I的样子，那么柔瞞，線对初'恋呵惜侣，互相报扶着，偶尔还相对 

无言地笑笑。他们走在这寒岭而灰暗的街上，仿佛在炫毀自己依 

存的羊福,在暗示别人的离异和纠纷。咒，这对古老的活标本， 

［就傢档吉黄片声誓一又至个诗厌的常数.戸毛装作没看见，

Y J1/ • 、--一 •

I “跖滑，小心利摔着,”老头咛嘱着.

I “你这个髙血压,倒是该留点儿神•……・中午再把小锅里的牛

肉燉r矩还不太烂.”

I “你说笫三遍了…••…

I 电车逬站了。人们蜂执而上，尹洁被裹挟着带上车去.车门

好不容易才关上。电车起初的一瞬间，尹洁看见弟两口还站在下

I面。老头正帮老件住好头巾；他那灰白的头发在寒风中微微飘动。

下午厂里组织看电影《甜蜜的事业》。看&不到一半,尹洁就溜

—9 —



了出来.电影院门口的台阶上，八--厂丄.六岁的匆孩于衆在一， 

忽聊天。她从旁抽经过的时候，其中一个扭过头来问：“媵，湘 

簷吗？ ”

“比黄莲还甜，,另一个说。、 ;「［

一阵哄矢。「

尹洁走到大街上，不知该去哪儿。她可不愿意马上回家。女 

发呢，婚后差不多都疏远了;冉讥姬不想让别人用同情的目寸来 

羞纳自己的不幸。她感到孤独。哎，孤独，这已不再是女孩子三 

黄箋和日记上时耄的赤语了，它开妬展现了自己的全部含义。一 

还年各，往后的时日怎么打发股?记件小时候吃“米老鼠"fet， 
年次嬷总是先剥下那层薄薄的半纸，放在古尖上，让它傢雪花」 

题化。那时她是甜餐，比吃糖还甜，因为有一种甜蚤的预感牵 

羞妫。琬在她.还能搭里什么呢？媪累了，头也隐居作掲，真想； 

个地方坐坐，嚙口气。

娘拐进一家饭馆。已经没有空座位了；隼角落的一强臬货人 

着个男人和小女修，旁姉的橙子上堆放着大衣，嫌走了过去。■,

“您是不是能〃大衣换个地方？ ”

“让我放齊儿？“他瓮声至气地说，连头也没抬。 一,

「尹滂楞住了，呆呆地立在那里;是他，书海林。过去篇在舂, 

实她一生中的某个时刻准会遇见他，没料狗这一时刻来蒋这么£。
' A .

義想走开，超他没注意，快点走开，可是腿有走软,.迈不开步匚 

望着他那眼角的皱纹和脱帮魄动的肌肉,望着被他那稀疏的头爱 ・ 

聿遮住的小女孩稚嫩的小脸蛋，她感到有什么东西正在死亡，差 

费心中苑亡。又是一个梦，而且结束得这么快。其毎她根本无权 

» ,因为好并不知道自己希望的是什么0

“你？”忙也関头，惊愕地站尽来。

“还认识？”

他脚隙地笑了笑，手背在舞尖上擦了一下。又是个甯黴.过 

去，尹洁曾博改并他这个习惯西;作。 ，

“这是,尔的女儿？ ”如冋。

“嘉房，快叫阿姨。"'

小女孩从海秫的將海附底下掇出头茏，骨角还拄着一瀬油花.

“㈣一姨i ,我叫卡嘉7差一个月四岁。"’

“真有，“尹洁证。

赞他..「卜永。尹洁从他的母亲和过去共同的熟人问邢，義多 

政治、国k恐布活动、飞無、内说电影和文学期刊。说下去好专 

万别停下来，也怨。

女服务员辻来开票，引航了他们好恪题。個11汨弑了，不釦 

该垢些什么•、尹洁本来一直盯着你的发最，q心里一阵悌乱， 

眼帘发了下二，Si看呆上的一碗乘汤，儿软琥珀色的油珠櫥着汤 

勺扌谦。

“尹洁，”他悄声说。

嵋？“

“怎么说呢？那些年，我、我太不懂感情了... I I
“说这些干什么。不是挺好嘛，多可爱的孩子。”

,海林苦笑了 一声。 : ..­ '■ ■■-

“孩子她妈妈怎么没来？ ”尹洁同。

“我妈好长好长时间没回家了， ”嘉嘉抢先说.

,“出差啦？ ”

“妈妈和爸爸打架了. ”



“行了，快护‘汤喝掉海林轻轻地拍了拍嘉嘉的脑袋。

“怎么，离婚了?”

.“哦，不、不•…•…”

:“妈妙星期天回彖看我，买好多好多献”嘉嘉用舌头舔着 

法勺，又插了二句J ’

长时期的玲场。

“你生活得还好吗？“海林终于问，

“好.“一, ’

.”祝你幸福。”

“别说这些，没怠思。”
厶..

“时间过得真快唧 ”

“不，真惶。” ——

海林迅速地瞥了她一眼。“为什么？ ”

尹洁没有回答。

“角度不同吧？”

“也许。”.

“你现在住在哪儿？ ”海林在口袋里模索着。噢，你还是记. 

下我的申话号码，有事可以给我打电话.”

“好吧。”

海林在小本上写下号码，扯下那页纸递给嬾。“我们该走了

尹活点点头9 “
/-./ *' ­

“还能见爲到吗? ”他问。 
\

“不痴道。”

“阿姨，再见T ”嘉嘉挥了挥巅上棉手套的小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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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，摆动了几下，关上了。尹洁的于根慢揑摭膜梱勒张纸片 

揉成一团。通向过去之门终于夫上了#那就轼它关却匕在那扇 

门的后面是沆沅夜色和无数纷杂的底如没山住幺呢憎関参忑, 

沒宥」戈雜壷二弾/纸团沿着墙角,谕到发今污迹斑斑肉辣港边 

上。着木，她开普知么不多，大家都一存,•,後脚彼此玄衽這婚她 

国里负下荀処殮嘀，也许不同的只是郑理维系婚姻的链条：她和 

太忠之间全房子I那个沦爲沛他定;姿之隹憊帝.额，。宾在夫妇之间 

恐怕走孩子；而那对貌似幸运的老门口之间…仅仅总一种形式， 
一种単谪而僮死的形式並已。夫铤在于习惯，你习愤了，.也就没 

的女T不起，,身隙再感到输苦就啜这不恰电港麻木吗?保木!饭 

菜端来了。尹港曾了一翳囉■务员漠然總薄薄/心里熱到很冷. 

,她自己的'表情也不过如就浄那爭盜人砂壽矛證施泠的镜子，别 

‘人都飘中看嵬嚙国帥4条舘%N；.，敷4餌處当潘喚无数的 

.反射之中… ；... ""之＞ z .

；；;在㈣紛馬上，渴歸挤躯爲娥（鹤居她忽然想鹤事一件卷 

'#事o姓編謂h悔刚认识不次第耐二次報4'蚌看晩场的电爲.在回 

「来中公共汽车上，他個被人衲疥在打两”瀋杂地贴着,，承致也法 

“网気 在他们头上，走一盗刷着半画由檄勺理取磷在紆击之中， 

:周倒的人们榜价常止不‘劫/二张胀脸显縦很古怪，耳小親,、汾有 

‘立体底，彼此迪穽就又雷同。海林闷热的呼气吹到妁脸上，.姆羞 

怯地低下头。她不觀说诂,不想笑，只希望那辆公共汽至别停下 

米，木通氷远开下歩…••……

''到站『./济走下车，碰见那位正在站牌下耐心等保的老头。 

“您好’”妫扌! 了声招呼。 ’ .

老头微微躺了甥腰。“刚下珈？” •

- 13 —



:二：**. .. , 工.J …： ; ..
，- 1 ,广，1' .； 3.厂：一就、, 、I .1.代，彳；,； ,1

“陳在紡I" -' J — ，.」妄匕:「

“第四辆了，今关车挤。"' •

“您毎•天都这样接送?

他扶扶眼镜，露出一丝笑恵•“除了生病，加上窜查过八个 

房.哎:天灾A福……”"

“一共多久了？”

“三十二年,再有两个月零七天，就整整三十二年喽•” 
八△

「“是结始？" ，川

“而。”

“尹治届我農惊，使她震惊的倒不是这些诒本身，而是他的

■

箫种表情，倣难描绘的表情。

“您、您彳&幸福？'‘她窓不住问・

老头响啕地笑起来你这话归得怪有意思，让我怎么说呢

“ 尹洁也笑了 .“说实话。”「

老头想了想。“古人有句老诂，叫做‘外师造化，—岁帮準， 

演的是作画；依我看，做人也是这个道理。主要是这丿「，”他指" 

指心口，“别让它干了，像口枯井……: -

下辆车来了，老头迎了上去，不一会儿功夫，他挽着老伴从 

友群中挤出来.他俩朝尹洁点点头，向前走去，消失在苍茫的暮 

色中，尹洁的眼睛湿涓了： 一盏盏水银灯光扩散开来，,连成朦胧 

的一片。 ' 、

当嫌从一帼楼房下面走过的时候，听见了一组小提琴的旋律。 

梦不记得这是什么曲子了，只知道它彳艮柔和，祁美，并将久久迴 

歯在她的心里。 •

（上接第21页） 月

他猛地把我羅左床上»跑到街上，不知去向了。

我只听见一个惨惨的声音----“她死了！ ？ ”

我知道，在那个女囚的队伍皂只有我血液里有雅利安人的血。 

我也知道当我拾起头来的时德弟弟来思认出了我。我还知道我从， 

罪恶旳伙伴那里隐藏了自己的身世。我用最忠实、同时也最虚伪的； 

心为弟弟服侍。因为「正是我礫察面前出卖了他和他的伙伴。他 

服刑十年是我的罪过。他以为他的姐姐还活着，象少女一样事艮，， 

是我给了♦他这样虛传期幻慫，在这个世界上我还能愉生几年？我生 

命询价値何在？固掇我巳堕入风至多年，但我仍然崇拜贞淸。可 

后我的爱人是谁?我丹岭甦? *的心象一张破阳，人所具有 

的一切都巳经从胸中堕入普捻。義这麻屐累累的女人，只能睜着一 

双相态的眼唸天啊！我也许毀灭在自己亲人的手下，我的灵魂甚 

至不能为我辩解— 一_二十产沱

, 算了也天地！' ...

之东施但是！ ■ .一 一；
日夜思念的人，就是出卖你的人呢?「虽然现在舞是拯我你的人' 

我从自己身岫胎出去，那第二个我，又要毁灭了，如果允许'我 

真想死一百次呢1
人与人的内心潛歎着互相知觉的灵感，我早已意识到这场悲剧 

之谜已经诠释，由他去吧，时间就是一切。

他跑到哪里去？ *

我送在他的身后跑出去，•去追那个过去的我，现在'我不是少 

女s不是姐姐9不是血肉之躯，不是思想和意志的精灵，而不过是 

掛在他呼奥的声音上的一喽紫色的枯叶。

—— 阳二号: 
I,-

整的眼前已经薨黨暗无宼我的生命尽可以付 

!我是否能黄吿诉来君、，手，”恕儿;你的亲姐姐*你



仇 恨

伊恕

从“她回来了脸

'.他的话音刚落一道闪电划破暗空，照亮了他的脸 紧接着一 

阵辟雳。他站起来走到门口2又一道闪电照亮了他的脸。

.“她回来了吗？ ” =一

他的问话震报了天地似乎也震撼了他自己。隨着他的话音9 
树叶冒出了冷汗5大风吹掉了情人手中的纱巾$大地微微地颤抖了 

一下。
、他在黑暗中说话。 二:

芭“她回来了吗？“

他的脸像一张白纸，像一张海中的帆9,像一块白杨满皮。大雨 

无吏撰落在地上，像是哀悼弃世的亡灵,乌云后面的星要 痛苦地 

闵上亍眼嬴

“她回来了吗？ ”

办他的话像一个粗汉的手指，倾刻之间敲破这个玻璃的世界，在 

斑驳的废墟上落了满地刺人的碎屑。

、 /她回来了吗?

碧空如镜9灰色的北京城里,一华侨青年在等待他的姐姐，.他

满是灰尘的衣服上印着罪服的徽号。

“她回来了吗？ ”

，苦選的大海里，辽远的航标灯诱人地闪燿嬴 低吟着，他的话 
音随着那高或葯潮水低落下去了「一起一伏地涌现在这小小的航标. 

灯的周围，低迥看盘缠嶽吃求案周围有黑色的大海上面有 

暗金色的天空。

7 '”她•回来了吗蓼”

心；；他的脚深深地陷进沙;滩上的积羣海雁在海上盘痣远帆消失 

在海平线以下。当他坐在雪地上看海的时儔警吏交给他一张回京 

探亲的假条。他回京去找他失散十几年的姐姐。 ；

“姐姐现在在哪？她回来了吗？ ”

16 ——

他坐在房里的躺椅上抽烟。这间房子小组出奇，在书橱前敖着 
几张躺椅，躺椅互相紧点靠在一块儿在躺皤的旁边只能放一张小 

厢我和他就挤在这张；上睡党。他喜欢我的温情，总愿意安详地 

看着我，用手托正我铲助，用他痛苦的眼睛播亮我的眼睛。然而， 

我最害怕他无言的沉『、这种沉默能够延续两个小时、三个小时。 

我安静地靠在他的身也拿起我崇拜的印度舞王的小塑像凝神望着。

今天晚上 他总问名妬 是否回来了？然而，我又怎么能够 

回答他呢？天啊！印度人说，一切人都是能都是我，都是他为 

什么不能宽怒她呢？为什么他总要用这句话吓我、逼我呢？谅解她 

吧4她是他的姐姐从小生活在一•起，没有父电没有亲人•一。

他常常回忆童年时代，回忆长江和恒河、回忆上海和加好咨答.他 

们一起念泰戈尔的诗句，唱起聂耳的揭飢

我走到他身就替他披上一件夹衣。在月色里，我能够看见他 

梁思默想的脸 我看见了两幅肖像：一张少年的肖僚 开朗的线条 

慢呑吞地勾勒出一张笑脸笑脸上闪动着一双顽皮的大眼睛；一张 

成年人的肖像，大块的冷色涂拉出一张受难的脸像一个虔诚的殉 

道并。这张脸渗透着沙滩的土务包黄昏的时僥又染上太阳光的 ,

红%阳光照在盐滩的一座孤正零的小房子匕把小房子染上一层 / 

魅丿的光。他走向海海迎着红色的‘：；，红色的海。 ■小

手间里挤得不行，我无法訂扫道司房子。到处都是零乱的书籍，〉 

水果能放在推子外边o我的裙子、F巾也扔得到处都息墙上挂着W 

前丙天才从别人那里弄来的一幅米厅的画，幽暗，怪遍满地都是针 

烟次。 ：； 交〕
他一刻不停地思念他的姐姐/姐姐是他生活中唯一的知已。国 

他拖着沉重的铁镣走进牢狱大门的时候，他看到的第一封信就是他 

姐姐写来的。固然9在这封信里，他找到的只不过是一更欺骗他的 

假话。这些话告诉他还年轻9也告诉“她”还年轻。告诉他生活的 
残酷、爱曾的挚贵，告诉他某些相反相成的哲理，告诉他等待的价 

值和苦闷的魔力。

他从牢狱的铁窗上空出去，看见了彩云和雨虹，看见了他的姐 

姐o在梦中，他呼唤近在咫尺的亲人但是*他却只能摸到一个影 

子。
—17



他回想她用纤巧的小手搂住她的双端挑顼拭地盯着他他那 

木然的男孩子的静界就被一举摧破了。他命跑过去紧紧地抱住姐嫩 

姐姐无所顾忌地把自己贴在他的身匕她的笑那么诱人他不能抑 

制自己的冲动，用手抚摸着姐姐的小下也她甩开他梳理散乱的… 

黑发0
她真像印度石窟里的女神，在燿烂的阳光下9只有这样的找 

才配高高地昂起头。在这样高傲的女人的脚下，这个世界变簣号情 

和冷谟貧然而夕同样因为有了这样的女人，这个世界变得温柔可如 

媚。•当她们这样的女人走进城市街道的时候9城市就像多臂膀的印, 

度舞女那样，充满着活力、热情。 ， 、…

；员知有多少次9他追隨她去探访古代的遗跡。然而，这些尸索 

的大山」河谷，这些印度的金字塔，却不能够挽呼他们毁身则命运＞ 

只有冒险成了他们的妙依的宗教。 炉，;

“下雨了，会觉得凉的。” 一「：」

“哆嗦什么？ ” . 1 .
他走到我的身边，用锁.人的眼睛看着我。我％得他;岂不受裁的 

情人，像那为无情义的流浪以 他的破烂的衣衫从他宽阔的肩廨上 

滑落到地上他的臂膀上长满了腱子肉，有时，他把臂膀弯曲起昶 

大臂粗得怕人,而我还是喜欢挖双臂膀。

“她在哪里啊］P他叹息着。
我悄悄地避开他 天啊，这是一头禁固在笼内的狼＞

在牢狱里，他收到了第一封信。后来9又收到第二封、第工•封、 

第十封。有一天,他忽然看见她的身影在女囚放风的队伍里。，她那 

雪白的穿着短衫的身影使他的心里荡起二付生命的桨。他想大喊一 

声…、那白色囚徒的印像永远铭刻在他的心里了。

“她为什么进了监狱？ ”

“也许，这是一个和她相像的姑娘？ ”

比幻影追随这可怜的人十多年。

,一在这些年里，他浪迹天涯，来去勿勿； …皿回琦山年

像这个城市的午夜一样，有时候，我接不到他的脉博。此刻，

—18 —

他一定不想如他不隹地例念道她的名字：“恕I榭1”亠

他也似乎听见了一个来自喜玛拉雅山那边的声音，一个清脆的‘

女孩子的声音在招唤他“来思［来思!” - 6 乂丿
他的心十年没有喝水，十年没有阳先他的容貌大变，身材长 

高c他蹒跚地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行走》像1个古堡幽灵。当我，'口 

他人这拥挤不堪的小小的缥唄里走到街上去的时候*我，他的心好 

像沙时陷入一个迷途的沙漠中。月下肃立的大山远在天涯。,偶然个 

飢：去衬的夜行人像夹自另i个世界。天商地广，奔黑囈工到今 
二二七的&良住济序像一群露鬻街头的"丐。;这些甘甘矮小。孔 

'厂嬴、皆鲁之永二夜之间似乎就要凝潛認知噺昧像是林立的 
:/旣蠹其/天则趋报行髀蹩学電覚 

國齧*穀麗體服。.我不像編也冲他‘*一

爲无法摆脱那个追随了他斗多年的幻簣—"II 2* 
，不理狱圜在砌有围墙而露天的吗的露悲豎募院 

血场….来9支犯的队伍从监房里走出菸在被迫低头仃“产女? 

K伍］”有-不昂着头「披着集发的姑嬴姬修长的腿穿着乎乎 

■亠发的末端系着_根红头鼠她那晒黑的脚踝下穿着双白 
諡小獵輦農然看见"看见了新喜…的眼緜

叫可！……是她，不是影子……”

他的视线模糊了。 .

“是她？我的姐她 我的好姐姐……”

他吾无伦次地低语。 ..亠

"，乐必4峽击！”警犬叫了两户。
•他飞下头看着我。北京八月的夜曝雨水清洗学?黎智。

MX鑄叫嚥憲 

男人跳舞唱歌的。我也记#-个贊豎臂I,農看鬚麗 
这些就让我发抖。我知道，男人疋狼，女人亭冲、黨丄、文 

就两次我们人类在行不同的舞台上上演令人心碎的怒剧，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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番剧延伸到几乎每一个家感 这悲剧展现在我的"眼前。

我看见他的眼睛，而高挂云幕的月9像他的眼睛一样掩藏着一 

著无比淡漠、冷酷" 凶残！同.A裸着男人一样瘦弱的身体/在这瘦 

薯的身体里掩藏着一股冲杀的这种力量被我们这样的女人削弱 

X但愚弄不好的话，这种箕灭万物、又能使万物淳槃的力，会 

灌暴地摧毁我们这样的女人的一切9包括贞操、良心和道德。

一想到这里,我鼓起勇气看了他一眼1他的眼正好麗视我的眼睛。

“冷吗？ •”我勉强地掩饰自己的痛苦。

,不冷。”他勉强地回答。

“天啊！ ”他継长叹一声。

“别想她了，我告诉过你，她不回来了。”我温存地对他凫

•"骗人！ ”他只说了两个字。
一长街无尽头，痛苦无电義女好告诉他他所要寻找的人就 

呢?

不！不！我不敢承当这样一个角色那姑娘天慕纯添独力 

一＞花一样的心，她的全身都沉浸在善良的愿望和高渺的幻想里 

觥体态像阿方謐的美女，那雪白的皮肤正好和堂皇的泰姬陵" k 
爨天性乐观J悬•达》为自己的美心旷神怡，用自己的美替别人种匕 

銘相交。她的到来就是一场喜,见 她的双唇是为了予言幸福而为 

蠶的全身流动着一条欢腾的泉水o她是母亲,也是少女9她的形X 
队 结合了东西古人种的优点。她的冷酷使无数的奴隶倾倒，』 

藏恩慧使无数的；丐得就

我的思绪烦乱不堪。我惊倒在自己的幻想里，为自己过去的美

“骗人！ ”他又重复了一遍

-是的，我没有勇气等待这场毁灭。我要死在自己的屋子里，那 

鋪我细小的白花有我脆弱的温火，有我惨淡的夜光杯!啊1让 

密握一杯鸦片吧！

“我累了！”我抬头看了他一眼？故意放慢了步子。

“上帝！这太残酷了。我当然知道，古代的人衷情于单一的信 

售 单一的感情，俄京电斯泰会想起先欺骗自己，再欺骗自己的母

—20——

季把生活巧饰起花在卑鄙中求得安宁。但曷我的心不想去忙 

恨每一个具体的人。我知道有一些鈑锄孫罪。然而,我只可惜没有 

'卄悔的自De ”
“我丁懂你说的话,，来思1 "
“自，「没有父母，……相依为命的人,窺着一天要被这个社会 

折散，今堤你歯弱友情人.明天就是别人防攣上明珠，人心渉常 

为鈿，世力:是辞彩的，，欺骗是唯一便獰擊綽的神厂力

他顿顿说8 "我可以宽悪偿也可以宽恕自己…我觉得你弱 

小二孫里我怜屋你,我看到自己弱小,蕪建一我怜他自己。但曷 

怜叶駆世…值几个钱?胡熊也占有吧J斂电!我心負没有神氤 

我厌恶上％同时厌恶上帝的信徒e』 '

“无旱，你怎么了羯别提过去了 e我是你最忠实的朋友,是你 

的“‘

“冃从教走上强遂的道應就从來不知還也不懂得什么是九 

女人？ 5人是这个社会的遮悬枪我缝妒过女人的心擅补过嬴-! 

的空虚。不！我不要理豎1不要良心「谑頂鳥時电喜兗您 就城；

"来思！ I "
“打的厌恶也许是我的神明，可别人也厌恶我9等到有一天, 

海啸突然袭来，我结忘了自己可悲可寿:的一生，人家走到我的岁前. 

唾上一 口啖。我躺在坟里继续受人歧视。“飞」 ：「…

“来思！我们回去吧！你别太刺伤了自己，峨愿意救你，为你 

跑遍天涯……”

“屁】你只不过是一个牺牲者，只会在痛苦的时侯笑。”

“不！我愿意为你忍受一切，你的诅咒，你的皮鞭……只要你 

不把我的心放在酒里大笑吞进肚肠。”

“把你的酒杯摔得粉碎吧！ ”

,我和他步回房间，他顺便在酒橱里拿起一个酒柘只一挥，歩、 

子摔在地上粉碎了。

“哈哈！狗，死刑，来世！”

他冲到我的身前,一把撕掉了我的衣衫， 

双手撑起我的身体，贪鳖地盯着我的胸堂。我的心冬（“4七

—21—— 仆拔◎二）



没有太阳的角落
釦K

懈T极L曾緞驍臓4嘘落。又黜消逝。

这麴油牆落 無海墙h没有窗户，1,儼的屋顶上尽核 

鼻成的凤敏1喜欢这徳落铁子黜■丿圜风克俭瀰i儿暖 

蠢裁呢?我什么也蝇我只疑离餅远一些.眼不见心不烦 

TW儿可以看见一所大学的媵房，fW团的大门和M几家 

武j厂雜I囱.我们4卷4嘛客,较;Lt可以感到一点佐卜 

筆题这儿懿小，五就，生用S最tA翻然“技术角” o 
钥巴似的图样癡解鶉窕.:Wd如才能整天制輙古 

MEOW,然后只榔和克俭酬箍储!^嘛含恃的五 

女大妈大婶们都很看顯我们，‘喷贵'地赞不绝口。

“到嚴年青人哪!”

克俭得意地燥了口哨G

“啷姓产组可离不了你付］

铁物3既让一蜘

“就担虹厂真的飒工咱跖鏑” 

君说“那公费医疗呢?工资还i 一私毛?”

"就跡色 ,獅'斑不劎？"詡门都是有尢女的人…/ 

，大妈竟擦起眼泪来

我仰亨起了《菩提树》.础WRK .

门前翩耨然都沾部 

我作过无嬷梦.在它的绿荫间。

>r s.:;<>c3>ioo

-/

、、

2 2

麴心灵0我想,紡僦餌定研看样， 

上起手靠梦"搬的童年和那梦H殳的插魁活，在陕瓦在刎的内

o ® cc c ? 0

I wn?我们是怎么‘回專？唔。。。。。。。

I漬晨」晌午鰭傍晚，你錢孫^深的看港中看见我们。巡1 

b飘而行,最怕做天静气的孩子©

I，娓%楕哟!”

捌嘟氐供。

“M«受了伤，腿坏了，所以…。” _

铁子把爭群扌號飞快,我布克俭礴、走蛆懐布.

陶子船”

母亲的喈球打闲心上

这最难办，孩子无知，母亲好喧如果换3次反測麦况。/李三 

快阚停下来,摆开趣的架势。…毎樹么告磯的么?那鮫 

为死人僧铸-样般離们的女竜杆部那些魁继良懒狗一 

样冲魏1飜&眼的曲制 那些^殮我们的女的，那蜥双 

辨讥嘲我们的男的，近有父母脸h的忱鶏兄剃酬诚上的负担…3。 

够了!既然灵缄:去了4:人的尊严，何必还在A.的顛壳臭滞留？！我 

，想否认这世间存绪？潰能剛专©有一回，一个大R擦着晡目劝我 

/ ；哪胡想,别襯L気扌蛛d、蛛轴频你的9娇会t師法 

,了…，我不知当时我, 脸色是什么样子，那个大妈多哆嗦索他搂住 

我叫我的名「。棉碎端是我活在灶的従fa废 

物;臬生负担…殁”人相信我们可以得到正式工作一椅可我们

—2 3---

蟹泞器确



鹹郑画彳駢■不驟些E式工人画得去画得少◎我们忍着像9； 
:/付出比常次更大蚱如为的是独匕为的是回到正常人的行列里来 

为的励谀手酸荷诙形— .

，算了吧」铁子对我说「警到二4期瓦难遒唁他还那么不 

知趣地筋？〃 ;• , 「

'弃1'彝药包,和他们同归―“充俭练 /.

“和雄？”

，’，脸申噺门翻白眼就和谕“充俭把拐杖延往地『淤.险些 

捽倒了 C ；「.

舒人可以琳WefMWteo哼着混在滝碗.’ 

今天象往E[_祥9 

我端到深夜。

我在黑暗中行走…「」

闭上工我的两眼；

^UOOOOOOOCOO -
…. ".< ；V .

.春风儼,吹绿了柳条版时文媚e眼

'俄唯雪，避梭一丿Lfi噺“她耗了我们楙猛

“当然" ■ >

“只麟乐意」

“有什么行不行册”

我们每人小,老堤羽冰的拒A于千里之外的腔调。克俭在 

我珀i嘀咕了Tf什么，不夕仔，德ff "臭酸相心一爽断平 

铁子冷酷的目光在罹旨面闪了几下，，噂，了一再低下头 

24- -

去°这是-种陟亂一种以攻为官式的防御，腑什么呢？

姫3相当漂我碗仁

“你也提病退电则“我问° 笑

姬藤买“我专困退回来的」

.哪干紆去二式工厂? " ，的必屈尊姿

—融趣「 "飞 ；」

，例部哦黜TW?”她总询我也—但都被綁飞

依次，WT 了俣。 ‘；；

笺喲一邛養F冷—測靜〜，、

她朝大妈大，播里望了一％说5 '你们不也是影禱百載蹴書 

华物” ,

.我们谁也测汽影湎？岩瓚热瑞了几年了,象处理西涙 

似娥A扒鉛竦「椀去，拍拍听听;,又—支e OOB

“来自砌图海走到一天球T — 有了我们的為落

“我先坐在这工看看你们是怎么画的。“盘终于有机会朝我笑了 

f 掇是耶嗖後颜之中球粽-点的G .

角落里静悄忙为。那所大学里在做广播体操° 「

婦唳和結紹那么四拋自礁和籁>肩—c 3tW 

.个蠢剝口职*不敢出紘小学生「刚才笆邮哪去了？我 

想笑1W瞰戸及帳嚴的心。都秘螭吸和姑娘么破 

。。。8。“。只有我,但/「也都去彳王爭一卓

、克笹T画f；了好几笔；铁子把仕女然泼肉得象拆下来的旧毛 

绻我脑子里-吓子闪过好多往墓 都是什么呢？好象又勒隨信。。。



但她燃

我们籲i蝇起头。

娜在，wr蝇 

铁子班跋出现了W,
:“義能看见我的鼻子！"她说：“我IE看緬1画画，就靓了我j 

的鼻子9尻来人可以看见自己的鼻子！“她那大而黑的眸子■对在一嵬 

辘相 Wf,依旧“擁喀，地知彳度 1

撒1殿了樣 角落里吹来•用龈吃风,螭还有一点温第 

春雨ff,天空里瓯T申选制了SW難心

, 飾鰭鈍焊到晚翱觀演««#».《4遨同 

，鄴譚园屋《土拔鼠》一。，先闕桧独 后是磔地氤 我看感 

:铁子认真观控制着自己的口陷克俭歇力压低自己的下巴皴为了砂 

歌康俄陪潺一些.似啊涧镇能显出男子汉白我绻我能艮去幫 

王雪;我发现铁储口克俭晚偷御蜗地王雪随着如巒的节蔗 

轻锄!现♦头,两个储T湾了 ft, 一个直了一个又輦我们 

6W更响亮了」 I

老人河,啊.老人河？

你蠅f但总圜眼

………”

“你的嗓子真好.男储,“王雪麒说 I
物W-齐斓馥 - I

‘你'G

"我？''

26

“縦你！ ”王雪被逗笑了© 一，

張師蚯向我喊髒糠光，物■黄樱有一点忌妒口

，碗J徳唱^瀛”“' ］丄・ 

，球册如〃経连 赫感bf . C I.

“《晒稻草》夏瀛爱听郴哗唱的《晒稻蕈》；沪至雪清” 

「Tfe£ 唱，.

節从用嶼在一起紅瞳晒干」

她在那＜我桜边，两人相距很返
■ .•• •、:一〜 •

C,CBVOO© 
. . 5 , , .. •

我又想起了那雌,那是-个好S人写给我心上載掇勃”。。£ 

了9 的事〜 ：

到康了.郷回家去.我瓏诲

' 地柵边我在出&两△相距彳強

王雪也唱,随着欢睡酔拍蟒钝到舞

卿三个陇停下了手野球幣睇羞球目不转曝心 

的防御工＞唸拆除了，.没有进攻，没有退举 没有伪善也没有卑 

心战评的”,駐无飜童年;眼前出现了一鰭水，鷗; 

数宝石一样的光斑.轻轻树備寂寥的堤岸。.她长得多美！但并不一 

那些做作的演员，用浓眉大眼招後观众，用装腔作势取媚邀宠。她. 

怎么说呢？长有真实G她的心写在脸上她看得起我们C

忽播田g起了那支覗 

蹒作一支大洋.

跟在班旁，

我愿嫄讎出的皮鞭

27

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殖Wr在我为

王雪象听了侯宝林的相声似地大笑起来，笑得喘不过气，笑得弯 

了腰G “什么网蛻I还有M意蟬子的呢？准尉尔瞎胡编的™? 

嬲懒傅蜕做子的觀鼠摇嬴處。 、

新凿濠二十三岁了艮蟒象个小#m,

正象歌中唱的那枪我们从早到晚在一想 我肚边唱边画.边画 

边唱，唱《屈諱》,唱《友触次天长》。唱《哎吟妈娘》e唱 

那戦烁臓如护昧—大蚂d颈慌加王験 

姆峥t,我们争割吃慎飴本事縦教嫗不知什么卧融” 

我他三个都用了长辈做的口吻和燃说话.不是教训，是——登火

“王雪2你刹噂吧,你别象我们似的」

“王雪，你应该学外面当翻累”

: 任摹你不如学小蜉他只要下功夫淌亍」 、

饪雪/倒悬虢讖^

，王雪，你要雌扬人之心不可无，" g

饪雪0耻回家母衙别走那些小黑胡同C ” ■
。0。00。。・。。。 ^、

王雪每天提朔少卜多小时唬块上班,打扫轲.打扫箭的角宓Q 

灰尘结験网没有了，斑驳的墙上拄上了漂亮的冬历「遇上WQ. 

晚了或是ft了假.夠喻总念明双角落里就没有了歌氤我们就. 

想起了招工干崎恻的目光和母亲脸上的忧愁 那些日子.我併生壬 

中的全部乐趣更是都在这小角落里了.但要有王雪9只要者王雪.八

——£8——

我们三个也都?旱蝌来k班了，而且一天比一天早,一比一 

个早，1W去我（I1球踩着铲走进角落的。开始我还没有颜至度. 

是为什么。当我发现我们三个之间出现了一种隔闵的恃绪时，我才成 

白了，那是由不自觉的忌奶造成缸我们都想和王雪多耽一会，一天 

八小时太短了！而忌妒说明了什么呢？有一嫂子和克俭竟吵起架来 

対院要在王雪面前证明自己的见解是对缸年轻A啊，残废了，变 

还有/卷的,询！

我感到了这个，不那么早早峨上班了。不，我到受小说柢; 
/

I 种高尚讎献跷0为我深滿暧± 了王雪一卞上的游P工覇汉 

自然地^^了一沟，那;伤疤,那"面色 

着目邂目的大字'还可能」何况还桐陵a呢？灵第信..••・.哦， 

心锤求人间仅有的一点欢乐的同时,都在饱戏无穷痛啓曲侵曝 

这痛苦无处去诋说，只有默默地就死在心中，然后变成麻木的微笑， 

再i檄献、灵㈱t施

铁子和克俭也都不那么早地来1班了e因为TW1意中说了 

-w：”自打王雪来了昉,你们鯛神就r <,唉,他脚 

我一样，赌！

2g



)城呢*她一点场不出娅臓歯

，威的豌上，她央求我们和她一块儿去附近庙泳编着露天电影晚 

為 , \\ . : ' .一

癬着好了的四糅x说：“《玛丽亚》，可痔享了］冬巴广

!，铺裾虱就「铁f凭 '那箭?魄 看完了三元蹋y 0

'，哪噺nt《谛簿的包〉.同时端几部定" 人

犠宓榜，＞充俭由'翎螢啥用钳蜜隈!" 工；

班隘去吧，啊?7 "姒球说：噴了电影9淖r黑了35 

，的情吗?［我们同时间。

嫗煽胤难如情地点了一下头："J . '「；.

葡同冏总歸浅了.取能涡脸 我有一咧帽 铁落"，

^:疑也息/ /
I ( ­

/M吗4嗣対习娯原爽，BtfF帮靖淡两花査 一年LH 

自《架上柳X密校拓餘再送来过这X未选XT什么呢？只能端逐 •： 

氧卒験^^她弋窓乐舜烬怒翁■就翔昨诩^我g 

时代性B不过比空认不出嗎躲白椀西端下旳了;刘笄戟地上薈宥 

过中即将去插队的青年，用心里涌出的朴素无华的谤碑歆岁丽的座

M何胡来婭 , 二

/天邈生黑，银幕前只坐了几个孩子S仰着小脸望着空白的银幕，@ 

力依么捺那么有的5噢，他们会幻想出五松纷的画面，去端补空百 

而银幕他4、胚太小呢，

铁布口充俭着。

王雪"哧，”地笑起来

力竭#1对对情人在漑在維，餘吻.

“你别笑，融你蜗胖'。我不知怎么竟会说出这样的话.

王雪海鑼红。.“去你的，我才不呢。。…•，‘嫗&嗑地说1,

矣芝遲啊i鳏修 ‘

可是i子又冒出了一句不该说的话：“王雪，你跟我们在一起走 

不嫌寒”.？“ '

修3?为啥？ ”王雪-第 揪下了两片揖力淘气地墓近了克 

俭旳膵子， ’

'下恂歌“我问。 '

，忆怕啥？"

却去彤标:了。刘蜀闿那封靛这拝写的:網:不妥和危来 

往过^尔应该獲激磷远風可为他可能会爱上你，而你只能南力 

痛露 学了，强“那时我就戸:我没能t可够糸必別,我看这 

弹沏人:就象绘義€”是沾不加》可怕双我万谪:;—让上下鸟 

娘一汨「主任测上呢？ .

丿忆舍脸间狗”王爵E^^上击了一拈拉托#一只击■

牛”府J但愿1标■远象卜小说画 ］

，喫E凝说天黑了,彳杯泊吗？“

“去去刼〃気而徳思了。"我fl＜《甜賓的芻k》述普

《三笑＞〉? ”她却n侖凭

说「强 〃

.铁子说:躇《猎字九十3巴图曲踊了”。

环！我想看《甜蜜的割1》”・王雪站住不走了。 -



-

蓼
番
摹
等

，魏一伙去觎，散了够4人联”.铁融噫遇fe.
财金了, 屈地駐我情后走

我真有点可怜她，但铁子和克俭窓着费冲我挤脸我忽然觉得世 

购那么薪、甜露我们象三个廳的小二,逅潸f可爱的 

小旅飯 ^

她可具象也M、妹版一演到打书口紧张期昉就闭起眼睛， 

抓住我絨柘 或前H嚷嚷地埋怨链子版俭。我有个逓烈的愿望: 

时间停孫让她妹妬让我们料作她觎的小跚， 

永举祥椒1^一起《忘油蛀》现在和锦忘记一切•…。。•有一次 

我期;忘记了我自己：为了去捡王雪掉在也谕钳团，諦仔竟离 

开了双薪，彖髭康人那样去逓b弯屬悌 .!我的胳殿粮

在石头上……我愿意再摔f次.卤为王雪当如隰得酸英了 J是我 

WW乎的样子才又飒嚇为笑。

人'『J说"爱情建压制不住的.真的，只需要找~~个借口，理智就 

会懸扁什么，快y之类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。那个1天， 

在那t小^畢，我们一起嫩了好多4W蜜的夜晚借口就<：在 

漆黑的小路上我们得駢玉毒彳就搬上回飙汽车.都看了些什 

么电影，记褐导了；只记得落日、晚见 幽、繋星和那个祠巴我fl 

另眼相酬'小妹妹'.

榭瞋了，姓7小蹒旁的草心畑了牽趾的野花,萩… 

了小树牀的茂叶,吹去了小公国里甜賓的夜晚・・■・如灣来 那只是 

一 ^^0

32 —

一铲七一 ■

-' -V'

, "，紅货

I 一无 王雪総发起愁来，独自默默蛾呆 叹气九好怒被苦. 

间变成名符其实的大姑娘了， 一 ； ：

“你怎么了?”筋乱 .

们，,三臨 *「

“而嚙了？'’兗佥问.

期献又*.筛检h超了一片红晕。 」

“有什么婷告臓俱辍鋼尔了?- y 1

“淘，賦歪了？谁? ?告诉齧''充俭巴手指弄得耍巨& 

直可电

“匹磷海我J宛若•吞吐小稣与議妈.麻南朋:我见 

対〉NA彳"。上‘

用落鳧1瑕了 ° , ■

女二，给我介绍的9 14大学生™，。

听得财把电线刮得'呜甯地洞。

.虽然这早已想到了的累,然我?就宽起了游¥工嘉但我的 

心力象報-1 一眼榴也往下期 忽忽悠悠地往下掉。…我说不育那 

一瞬间鹹「空ri40好象只德着明天 前天可怎么过呢？我遇必 

着海兴交働地朝这丿淀么？希望.尽管那是可望而不啾的錘. 

但是没有匕多么可怕？我迫切地想要一支烟……。联子和克俭演 

靛了闻玄 伙机歸我一。“扑朔”郑武了球的井底， 

我真想就永远也这并褊忘记出霜也h世界忘记粉。2。。之

爾旺歌i求助的目光望着我们，家一个信械们的小嫡哪楮

“割立该鉱也吗？''她说.「 <-

——53——

眠’」「



• ，王雪是个好姑娘，她应该享有比别人更多的幸福…她最应谢 她 

单纯，不会想到要避开我们，难道因为这个我们反而要筋响娘的幸福 

吗？难道好人只有用牺牲去证明她的好么？难道幸福只是为泮些猖我 

11另眼相看的人予咯的？我们的心灵不是在顽顾地追求么？4“已所 

不于人！ 、

峨不想见.丿科舍意思•••・••〃 '

- 她在盼望我们的邦助，她需要我们的邦珈.因为嬾丕家个叼、姑 

蝮”呢。原谅我刚才那一瞬间的罪过吧，我是多C自私0

你应该去见“铁子豊先察寸劲丿由

一 瓚情是有意思的，”我也

- 7噺是！ ”克俭也说。

，处理得好，爰情会则障福，对耳佛学习部看可褓坦7萱, 

世界都会变得美好起来0•一卩我是在背书么？但书珈作者未必有我体 

4#深。

我们三个都一本正经球谁也不说進唯文假鳏：犠算〃 

或缩犷一象三个稱R的哥哥似缸我奇怪我们都能说出彌么気 

一样飴爱情在理,唔，只不同是因为物门过去槨像是那只吃不到甜葡菊 

的狐狸罢了。王雪那么出神地、松心地，信赖地听着卷们的懐情12 

遅学” Q她佩服我们了，她更看得臓们了，她娘睛里的闪光告诉了 

我恒个。我们『申自豪志驱使着,为了砲曲触A个“小妹

但是那天晚上我们又结队走在出深而寒冷的小巷里的时候，我 

们又唱起了那支一夏天都忘记了唱的歌。

今天像往日一样.

我流it到深夜, 一一

詫辘暗物徒,

「，"‘让「了我的两眼，

病良听期阚叶.胡修」

网友，回到我这里来找寻平安。

，・，《•・・•

京门又都早早地来h斑了。不，厳过去不同，我们三个之间，鼬 

不忌戸谁，只是想和王雪再多呆-会。因为她的男朋友有办法爲她安 

>■•八正式工作。王雪要走了，要离开这个角落了。她说以后还会来 

看我f ］。我们的心呸要什么呢？在这应展上？

，沃，王雪当上了正式工人。她去先到的颓天，我幻三个冒了小

IX去,—陛园0 '

学感呀飘像我们那紊乱的心緒9雪花无声也落冴落，他界是 

那 WO. 、

西布匸W搀扶着走,小路上留下了奇特的脚印和车辙。遨公园 

更好齬，好有她的歌鼠

我他早到晚餐起把稻草晒干，

这边，

• .' • / • ',

我用手去接那晶莹的雪花気朗七在掌心里，像T泪。

她像Tt河光，曾经鹿曲迎—候地消逝了。我们球 

她幸福.碗"好Ao '」‘ ‘」



远方一雪

《小说》万之

昏昏沉沉也 有人轻羟推我 原来是妈妈。

“查禁了！ ”

-我抬起头来看见身边巳站着两个乘鹽我御岀车票遢过去。茅 

冬年青些的乘警接过去看了看，扬了扬眉毛 甩了检票记号小超车票

董还给我。 、，一
-- -： c/

“别再嵯胆,你11」快到了？，

一 夜行的列车车施3灯光黯淡9查察员的身影在晃动中走远了。… 

一若头使然是昏昏沉沉也 则才象是做了什女埶 梦见了海 在风預

重難的小船，也梦见了烟，塩在手术台上绰喲低声理怨魏”代总

上在这种财候离开我？你怎么能离开我？ ”

这趣车开得真费珈车轮声単调而又疲慫*车不知为什么先得那 

嫡害9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方向是向前途是问后9当然它是向北

一鼠

“你别再整着躯1"烟妈望了望我。"你看9外面下雪了g ”
-- 鷗下雪了?窗玻璃上拽着一层水汽.凝结了的水珠一滴滴洞下 

淌成了一条条小温 除了车雇里的灯的反法 什么也看不见’但;1.
一建除了车轮声9确实还能听见一阵吵沙拉孜的声惴象是樹叶辨有M 

二fo我擦了擦窗上的水汽妙威照近窗子向外望。駅3在一片黑崎甲我、 
~ . -V.….

養前有一片片白呼呼的东西飘独 是在下雪，还是一场大雪呢。“你. 

工量我们还坐得上汽车吗？“妈妈问也

: “真的，小雪说过天气不知汽车就不通了。” , ..

I 妈妈叹了 口气，眼神更忧伤，銳是又哭过了。哭又有什么用呢？

我担心她是不是经受得住这次奔波的疲劳。已经坐了籽近个天一夜少 

车于;她沒有合过眼 也几乎沒吃険我们走得实在太匆忙，,连臥蹣 

票也订不上。这该怪谁呢？怪妹妹吗？妈妈也不该来 可我怎么能拦 

得隹她呢?

娴挺着她的大肚子来给我开了门。我一边放下了刚从百货商场买 

来的小孩毛毯，一边兴奋地对地说S
“床立已经订好了。有个同事在妇产医院邦我找了个熟人，住院 

医师，我们以后就直接找她。----"

娴显得或不那么高兴9对我这不消息不感兴趣］斎为又是怎&啦: 

翻箱倒柜往小手提箱里收拾东西。" J话么事了；妈妈？ ”'

娴不默无声地把一药信瓊给我。这是谁的字，就家是个小学生写 

旳。我上二了圧我的眼镜9」述惑地望望娴。——'•.. ..

"禾実表的。雲也要生】 迹怕是难产1 A .... ＞： 

L.", ■■,„； . ' 二. H'二士 ■:-", 二'■
些「一年多不给我们来封信厶.现在又送票这‘么一个倒优为消息.1 

那么妈姆是准备马上就动身去吗？ 
. •一. . ■ ,* , , ■ , . . . - .* . *, •- 1 ; \ ?. - - • ■- . ..., ■ • ~

“妈妈,你准爸要去?”「

“那又有什么求學殯 总是白B的女儿呀,除了我，还有谁想 

烟也就要生了！ ”

“可是你一个人去怎么行%而且这样大冷无你到那儿受得 

了吗？ ” .. -二十

“我是非去不可的！明天一早有班火车 我已经问过车站 你不 

用多说了！ \ .、 「，

真糟糕「娴鬼郁不乐地望着就 两只手又小心地按在自己的肚子 

上。如果妈妈'去a只有我陪着，但娴怎么办？我读着信。信上写的

- 2 - ---- 3 7--------



美让人取&怀孕八个月了还干悦又不苜上医院住9妹妹难道就那. 

嬴鉀，她就永远不能醒悟，回到现实中来！这信就给人一种示辞「 

。「笛顼感O ：於办法!也许9只好让娴的母亲和娇妹们眼顾干下她的生产。

, 箪矍现却豳E经猜到了我的心思。

-“好疝 你就去吧！ ”她终于开了口 J”把这条毯子也带上！ ”

' '车扁里网极了,歷意还是-阵阵痛上我的头趴 昨晚决定动身.

——夜就基本"曦总算把畑的事安排周到了 9妇产医院条件好9又有.” 

4X至例什女问题的。早晨五点条我们就上了这趙车。还不.

，:覆衣/肘1再筋痛痛快快魁一觉頫 瞧那尼龙既袋里的桔子，真诱人?

•芸們走得早“又匆忙J沒来得及买水果 一珞上只喝了点儿蒸 如果

・ '盞给妈妈弄豊楮予就好了！陪9这真是倒福的旅行。主得那年莫夫T

.一费科畑一起到黄山去避暑9那是多么轻松愉快的蜜月一样的旅行啊9
赛现在无法必逖“ “ [

I」身边的达鱼脚孔 呼呼地打着钻 嘴微张着，口角流心.不客气: 

地头薨在盛典肩燧上。莪可不能再歷看了 s瞧四妈忧心如恋痴呆地 

「望着窗舜的样子。峨要再电顺自打隘耀其是粧罪过。我站强来也沒. 

一颜那胖字:女棉林向车厢门口走去。通道骂 隆隆的车轮声比车廂

-里响多了；'石色的凭气夹杂着雪雾从役缝处往里喷？锅炉筌的风门打

-讦着狂猛的风抽灌火苗呼呼向上窜。左边的车门前站着一个抽烟的广：

-人，倚着就盅 斜眼望着窗外。他听见响动9曾了我一联:您觉得他

.有些面瓢 那一瞥是套么阴沉啊9似乎对每个人都有着仇阳.他象是' 

一新处&车薪不旧的中式灰棉祀半新不旧的兰呢褥9半新不旧的一 

双黑皮里]I -
，:気*方後類漁亍支風藻在有盅勺门旁。窗坡璃上有一半已注上了一层

"ix -/'々J ' 1 3 . ，— ■，•,     f / . ―    •・••«• «< ••••••

中… oo j 

利峯,火车正通过一个小站 窗外掠竝一些迷去的灯火，在弯道处， 

亭埶和车轧吱吱尖叫•着相互摩擦，车头传来一二声有气无力的汽笛嘶 

罩。：列车正顶风冒雪奋力北进，这儿已经是北方了 9我从未涉足过这 
-■• •-' --• •.

片土地 除亍一片冰雪，我对它可以说一无所知。

「.兰色的烟雾。我已经抽惯烟了，也惯于在这种兰色的烟雾里看世 

弗”这个世界现在一场漫天大羣 甚至恐怕在南方都是这样w
.「此刻娴也锦正燕晔着也许沒有睡着。恐怕这还是结舞整迷第一 

次止聳耳小人衣伶伶地睡覚呢。她望着一边空空的枕头 金怎洛都裁? 

又会脸着嘴短忌我了吧？ …，、
-：-> ' , > • '" ）変宀.堂 L

. 她柒獴蘇比妹妹瞟気是的，如果妹妹也燙上这样「漆定疲迹 

E”舒展为卷纥 配上一件小腰身的米色外套/而且3逐能恢复获市还 

娘细脈眼波朕色择3地确实比娴会更出色。早先 追逐过妹妹的小伙 

子.可真不少歹："，_

「不过*这是不会的9妹妹那种固执的性柢和妈妈展是一模一格 

'一点处M袭用画妈的。
-- " I --

■ • ’ I t

「」 .」 ^
,」 ，. . I ； ：' z-' '

, 「姻说把她那笈男人也帯回来了 1 ”

母养区有回答我的话。曬換了一身干厚的衣航 虽然刚从监濮中 

華最吃q已经十分苦老您”但还是恢复了一点儿精神。我们已经 

等了芈。、多小时了，嫁妹坐的这低车晚忘月台上接客的人都引颈而 

:篆 熟,耳1顷听舂有沒有汽笛的声昔。

.率赫终于要回来了 3八九年和妈妈沒见过丽 我想她们一定会相 

"对痛哭一切。妹妹会是什么样的感 我不能想象。再不会是过去毎天 

早晚在西湖幼儿院门口等援车的那个可爱的小姑娘吧,当然也不会 

是高家时腰扎武装带，头戴军帽的女红卫兵那种令人哭笑不得的,英姿 

…4…. ：--'39 - .



i.歪瓦姬那位农村丈夫会是什么模样摩・以来沒宛亚吟£照］也 

彩来过■因为城很友不和我们来往，如果这次示凝用给爸看开追悼 

委的名义,她恐怕一时也回不晚的字; 4

二.广搔员终于在播北方来的这灘车到站的通知于3= ,
-列车缓缓辍站包许多人的头部停到车窗能群着"哭着白 

一1的亲友。没有看见妹妹，车厢一个个慢發地在眼前滑地％觉得台 

毒&种莫明其妙的不舒服的感觉,突然 我看见了一个似曾相以的身弋 

*向我挥了挥手。 ，策：

“在送儿，龄她小等在这儿！ “

一"在哪儿？" '’

娉妈笳快了脚鉤 顺着这节车厢总“小叠 小雪”她的声餐, 

嵌咽了,姬E義看见了她。妹妹I要女音怪啊J気知道有已不照卷. 

疑她确切的模辑爲还把她想缴成城里见到的最朴素的姑娘」而安
・ ^ ^ 一 ', i- » j .: ' ,

毓厶"农村妇女Q我可太难接受了。短 围一*块绿色方头也一；
. ^ . .. . \ ,:.裕 / .?«. *

齡色花格的耐冗 已是挙新的了 s —脩上义芭;I不少表尘「孰吗？ 

一馭黑又露 那么粗瓶 但是我还分辩得岀这是妹妹的容貌O她身电 

做小伙子，完会-副北方农民却打扮，黑布棉衣棉袄9露着一副决 

事乎的笑乱 直楞驟地望着我。我握了握他的毛 那双手又短又佛

- 妈妈已经止不住地抽泣起来了 9标稣也有些激动，眼泪无声无息 

「例了下為 我不知道我是怎样瀨喃地叫装了  一声:"“小雷"，目水 

硬模摘了我的视线，我也看不清她们的容貌了”

- 一直到我们坐上门口旳小汽车 那阵大冢都知造睚兔不了的激动 

产渐平息。好象谁都希望这种折磨早点儿过去似的尸竟都沉默起来 

T上，只听见了噌杂的永不休止的喇叭声，,车铃声，人声一-一片 
—uas- . ；;, • , _ ' " •• f —

卦時的喧囂…- 1 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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脫版雇吝得很幸亂 娴把她的妈妈请来做了邦令 搂了繭满一身 

子丰城的菜，中间甚至摆上了一小盆花。显然她们听见汽车声晌就 

，门等着了 S小见到小拿她工夫旳时候都沒有掩饰隹吃惊的神色。

,又美二晨泣，这些女工们！只有妹夫显得坐立不安，下个浴 

’来的人 真是初见世画 府一切都陌生好奇，他又是怎么会和剌好 

婚的呢？难道她们之间会有爱情吗？

“一个好端骑的姑娘，害成了这种样子！ ”烟的母亲不停地擦耳 
-- ■ ■ ''s < '" - ■ r . -- ： ■ ■ ■ ' c '

敝目。 ,
..;、、,• . . . .:•/ •■…

“怎么了?：，我成了也建子呢？ ”妹妹不遵显得更克制一举培 

少落泪。娴対宼的荣极速好象不习惯似的，只叫口声嫂嫂，打量［
' I.. 「 . . •_ 二：」 - 1 ,;，，；：,

一下娴的外嵬是的，真是太悬殊了 9牀畴的用少二三苕，但此統 

反而整得比她年轻十乳娴巳经觉夢到了加將鼻测的东豊，触避工溟 

姆•麻的表袖，“招喚大家坐下出晚饭; 二茎'V .二二*二

,’.不・日：：’7 对聚;M'U技Z '；.­ ・： . • \ ' - --/Xr，■ ? •--1L-海丿”

“小塞妹夫，来！不管怎么说,今天总是为喜典日玉愁（文 

起行一极” .」［-I：”

是住么阴云帶罩了餐鳥茏單了每个人的心呢?尽管我们尽力阻 

得自然亲切总活跃不了餐桌上的气氛。首先我似的语言就不一榕 

北方话使我觉得妹妹她们只不过是偶而路过家里的什么客人。客人
^ 1 , • ^ ^ . ■ . ’ ‘

二.........「. '.二 / - - . ■ ■■­1■表

妹妹站在窗前，背对着拓 一场不愉快的谈话己经开始了,，房间 

里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也沒有开灯，卷色侵入窗台,大街上巧算虹灯已 

经在闪烁斑烂的色彩:兰色的烟雾,我巳经抽第二支烟了。 1
“前两天忙着给爸爸开追悼会的事，沒有跟你好好谈夷现在国 

悼会也开过了，小雪我想问问春，你今后打算怎么办呢？ ”

“什么怎么办，当然是回去1 ”
- 6- ------ 41



“你难道当真要把根扎在那儿一辈子吗？ ”

“我从来沒有说过假话！ ”

1 “难道你的思想一風都沒有変，还是那样狂热地信仰那一套吗？ «

“不!我完全不相信那一套鬼话■了，恐怕我现在的思想比你更清 

烫。”

“清建？老实说吧，如果清楚你就不会嫁给一个农民了，图什么？ 

图时毛吗？现在谨不把这种举动当成疯子。别的同学早就回来了，只 

有你!难道我看不出你的痛苦吗，你和老同学避而不见，你对你的生 

活避而不谈.你对现在的形势变化迹感不解9因为你不敢承认自己犯 

了终身大祸 实际上是欺骗台a,可是如今谁不把你当成俊瓜——”

“我不否认我犯过错误，致命的错误。轻信！狂蜘受骗！我甚 

至流过血。我现在是痛吿的，我愿意向真理低头认患但真理不在你 

们这也不在这小繁华无比的城市里。我不愿意冢某些人那样假j星惺.. 

地爬回妈妈身边低头认露说我误解你们了，你们不满意就不满意 

我这个收员 嘲笑颦n的士气 所以我才不愿和你们谈起这一切。要 

我离开那里，要我为艮心去抛弃那些在最困难的时候使我生活下来的 

人*小1我永远不会同意禺婚的-- -o

“那你就把自己旳一生麻塞在那种地方1 — ”
“哪种地方？那也驚人住的地方，你们不了解那儿 你们不把收 

民当人罢了！麻迖你能说明怎样旳人生才算沒有断送象我送臓 

子却是吗？汉再插队落户，如今友么快恬1麻脸 我已经被断送了一 

切 但登想留下一点儿自巳的良心,……”

“如果说良心，你应该为妈媚着想。我们也不会对不起他们一!” 

瓯爭? 是吗？你们现在有钱了，成千上万，哼一一”

车速已经减慢了。妈妈穿好了一切可以御寒的东西，我摻狭着她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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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外走，司呼抽烟的爲古在那儿，不过多穿了一件大衣，脚下又放: 

几件行李。他又给我以冷冷的一瞥。真有些面菰我大槪是在哪儿J 

过他。他也在这儿下车吗？古怪的人 我微笑着向他点点头他却2 
冷地摆过脸去。

月台上 迎面扑来一阵风雪 灯影中雪片象飞蛾一样狂飞乱彝 

抽打在人的脸上，别人生痛。该死的地方，灯又是这么暗，脚下滑］ 

了，我小心翼翼地摻扶着妈妈，跟着人滑向外走，在这陌生的地方》 

只有跋着人走吧！

候车室挤满了人，中间生着两只大铁炉子，围着一大群人。空， 

真混独，难闻极了一一汗臭見冰臘臭家，北方人那种羊皮袄发岀 

擅味。地上一片灰伞，惨而着雪水和痰渍,纸烟盒和瓜子壳。还有 

么多席地而臥蓬头垢面的人。真见嵬一个北方小车站就是这种情， 

吗？

“是不是先找^族馆？ ”

“不，你还建先去问问通不通汽车吧？ ”

妈妈是心急如焚了。这就是妹妹给我们带来的烦恼啊，她要是五 

到我们现在的困境，她也许会窿快一点的。

问讯处后面坐着一榜眼剜龙的姑娘。”这天气卷用问！ ” 

她翻了我一个白痴又伏倒身子打瞌鹿去了。

沒办法 真倒稱！成饵也要天亮才收旅客，怪不得人都拥在这彳 

候车室里。

“妈妈，只好等天亮再说了，雪若是不停,还不知道要几天才笈 

车，这回可辻你吃苦头了！”

母亲焦急地来回蟆步，•低着脑缱叹工我坐在手提箱上，狠狠升 

抽起烟来，再沒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解脱我的烦恼。＜ 窗外仍然殳 

・・-«-8 一 今》



号 雪的世界，这也再悬命运,妹妹就是下雪天生的9因此取了小名 

再亂

我们终于沒能说服如甚至我鹹妹夫说妥了心纶他买了车票让 

一他一个人先走，妹妹听到之后，收扑东西赶到车站一起上了火车。 

也是袭么顽固地纟隹护自已可怜的幼稚啊，"我是不会低声下气地跑回 

来向你们低头认罪，在你们面前我沒有错I ” ,
她为什么不能清醒呢？

我突然想象起她来到这个小车站的情景。深夜，她下了火车，就 

跻身于这样一个候车里，等待天明，为天气和汽车票发愁。当她第一 

次经历这些的时儔才不过是十八九发，：心怀着多少源畏美好的賁想， 

祈祷与幻想9那种自尊和虛荣在祈祷和幻想中得到满是 而窗外是 

和漫的风雲書北方的一片冰雪世界--. ；

是妈姆在什么地方喊着我。廷僥韦善的刃上-端，她居然和什么人 

兴奋地搭上了话。难道她在这儿会有什么熟人吗？她也答喊掲我提 

着手提箱走过去。 - ,

这不就是那个有点儿面熟的人吗Q那个古怪忱人I
“真太巧了，在这儿便到了熟人＜»他姓宁,过去是医学院的学生， 

郛我还很熟习呢！记得》 小宁，送你们来 我还绐你带过红花苑 

那张照片我还保存着0 ，

我明白了，是他我就是从照片上见过他的。那时姆姆在市委靑 

年部工作。他是那位大竽毕业带头报名倒边疆来的，后来 专门给我 

姆姐寄来一张照片「 ‘'” ‘ ,；

“说来也巧，他现在就在妹妹她们那个县里工作，还听说过小雪 

的名字。小宁巳经答应邦我们找找车着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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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我掳了提他的毛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，is是他却还象车上一样 

冷冷地瞥了我一聽 对于蚂丹的热情介绍，只是耸了耸眉毛 眉宇间 

显露着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笑意，象是微笑，又象是讥见 又象是苦

“你认识我妹妹？”

“听说过。她不是嫁给了一个当地农民吗！现在她也是我们这儿 

为数不多的同乡之一了！”

“你们那时候来了不少人 他们现在怎么样 小字？ ”

“差不多都走了，都离开了！ ”

“哦1那么你呢？你在这儿安家了吗？我记得好象你是和一个女 

同学巳经要结婚了，一一” ，，

“沒有。她早就调回南方去了。我堂沒有成家，算了吧，,还提这 

些干什么1 "
他的声调有些异样，我暗暗忆惊。”沒有成家？”他巳经有三十 

五六发了，甚至还不止。那种声调暗示着他不愿意谈起生心经历,使 

人喑喑能感到他冷辟性格的原因。我们都沉默了，陷入一种尷尬的境 

地。我想起火车上的那一落——兰色的烟雾中，一个心事重重的人, 

还带着一堆行李，奔波在风雪的夜晚。我掏岀了烟盒。

“抽电" 」 *

“抽吧！ ”母亲也热情地招呼着9似乎要邺补刚才的唐突e他似 

乎又诙复了冷静，甚至恢复了那种令人难以捉憂的微笑。我给他点了 

帆在打火机的火光里我看.见了食指与中指之间两片焦黄的烟痂。

“今天我们还能有希望找到车吗？我还从演到过这个地方，”始 

妈急切地问着，对宁大夫抱着希望，“就看你能不能想想办法了？”

“为什么早点不辻你女儿回家去生孩子呢？ ”

一10 - ------4 5-----



■ 一甘法铲条目.炫•：（华工

“唔,--是啊,-我嘉不扁道！也没想到这犬会这Z糖為「 

― “你为什点全想法把她调回去呢？ “ ,

“我们想选 可是沒法处理这捱婚姻］.

- 我发现宁大夫膜缝着眼礙视着母我突然轻哀地问了一句！ ”那

.么当初嫁送我们来的肘儔也不知道这儿是什么样子吧!”

1 这句话似乎是脱口血出的」但是执 还有母亲 都啮了 一惊。我

一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冷僻了。他当初曾经是一个热情的小伙子，现在却 

成了个缄默老成的人答案，只有从生活中去提从这一个北方的小 

火车站从这雪中。

龙行）査已经停息了，风卷在刮卷 在一片茫茫的雪原上卷着一般股旋 

风」卷起雪或 刹地，又消失在室中，天空仍是阴沉的9象是还要下 

1享 有一只孤独的老鹰在抓紧这零息的时机.觅食，盘旋着，盘旋着。

- 超只是凭借着两排光禿秃的树公 才能在这片雪原上掰别3一条路来 

一 路瘫走极了，汽举毎前进一步都费力地吼冲一番；取暖器喷出的热气 

- 直扑在我的身上。经常会碰到雪堆，于是我和手大夫就跳下车去扒雪 

二 在小车站我们又蛤阁了一天一夜9第二天清震豊总算是平息一点儿 

7 但是班车仍然不通。宁大夫在货车场找了这个汽车司机和这一辆日本 

：;二造的大型货车。“说实■的 这种天气 傻瓜才岀车呢』. "他哪嘟瞰 

r 破地把车发着了火9 “也就看你宁大夫覷面子J我就些一回傻游巴「 

? 我很想说几句感谢的话，可是宁大夫却又露岀了那种冷漠微妙的神情, 

二他挤在司机座后面的储檜黑抽着烟。 ,

? ,"他们是你的老夕？ ”司机在问宁大夫。

“是--- 朋友！ ”
尹 ■■...：

t- “你们上这儿来干什么?”二

5 ”陈妹在这儿 马上就蓼生蔓子了！” —

———“.一 ■——

芋三、- « I …f T f .宀,

'，―—'.二:：「士「二--—,。音笠 K卡W 陸 .

“就是—“宁大夫提到了我妹妹的名字。.法施二粧的名字*定义 

名了9多么好的典型，不知道有多少记者来釆访照福・那邦混蛋的 

者们1我E经瞧见了司机脸上那种讥讽的羡篇“哦，原来是她! 

给了咱们这儿的人看也是小傢瓜 那年打了几万斤山草白送给联百 

捞个积极分子的名，可出身不好，到头来只剩下一个人咳，.都贡 

瓜呀！宁大夫，你们这些傻瓜…当初怎么听别人一说激脑子发热， 

到这儿来了呐! ："「”

我听着，下意识地望了望妈妈。她应该说些什么」她爱很会说 

说来这儿，还是不该来这儿i但她只是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 又说 

出声音* ：、，」一 ；.■

“廉明的都走也宁大夫！你还不趋在这儿■-辈子打光棍吗. 

别再当傻瓜啦！ ” 、 — 一 •

宁大夫沒有答话。母亲闭上了眼睛，:家夫港去了*又象是在机 

我坦心这T各的折磨会把他压垮了。

我望着窗外。豆除零之外天地间似乎再也不存在什么东西了

狗吠叫•的声音。舞重的春镰中出现了一片黑呼呼旳东西，也许‘ 

要到了。这倒楣的旅行啊s我简直再也坚持不住了，腿是那么沉重 

雲地上留下的是一串串深深的脚印。妹竭 如果尔真信奉你那良心 

话，就来看着我们现在受的罪叫妈妈坐在一条毛驴的背上，搖搖晃： 

宁大夫在一边紧紧摻茯着姬，这种享受若屿妈来说恐怕还是第一次, 

我们的汽车到了山脚下的公路边就不能再走了，宁大夫在附近的小 

子里借来一条毛驴。他一直是沉默寡言的，・我们经过县城的时候 

放下行李3提着一只医药箱就又上车术了H热情，他託埋藏着热情 

可是他又那么冷伴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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狗吠叫■的声音。我们看见了一些土墙土房。有人跑前 我们立刻 

被引进了一个大院子。黑暗中走出了好几个人影，

“她，她正生呢？ ”

这是妹夫。母亲几乎都下不了毛驴了，她居然还打算一小人来呢 

如果沒有宇大夫的邦助，那么她在这风雪的困顿之中将会是怎么样的 

呢？.

我塗扶着她跨进了一间黑屋子9左边一扇门里正传来痛苦的呻吟, 

宁大夫和好亲都急忙进去了。妹夫拉着我走进右边的门。

“小雪怎么样了？”

“不不知都巳经三天了！ ”

“为什么不送医院？”

“下,雪把路都封了，走不了车我好不容易才在公社请来了 

一个医生。”

“为什么不早点送医院呢？ ”

我真想把全部怒气怨愤都发埋在这个俊乎乎的小伙子头上3瞧那 

双惊惶不安的眼購吧，就是他们的无知和愚昧要葬送竦妹的生命！

“地，她不肯9我说服不了姬，所以才偷偷写信给你们的。”

“为什么不肯？ ”

”她说咱们花不起这份钱一一 ”

我突然无话可说了，这是我原先沒想到的。住陆 花钱，是的9 
南住院是不用花钱的9但嫁妹姒购是个农民！那边又是呷吟3痛苦 

的喀吟9強抑着的低低的呻吟9我真想冲过去看看她y我要签制不住 

白已了。抽烟吧9让烟在我的胸膛里燃烧。对着屋子里这丝陌生的脸 

我能说什么呢> 陌生的人，妹妹的命运和他们在一起，因此我和这些 

人才有了联系！妹夫在坑洞前塞柴木，吸着鼻子，他的並不瞟亮的面

-----4€>----- 一…一

.、r自二工\:。京—飞:小,•…行o I浜｝■友"匚:：-- ..

応在火光關啰君场 > 他是焦虑电因.为我时叫“叫伤心“可是爱将 

他和小威恂聋着嚏情吗？妹妹蕪福吗?不二麻貝星-种感恩罢了，‘ 

不就是国利的人都走了之后,他们一家照顾了貳如産活吗？说她生病「 

生得号厉害，是他而母亲照料好的；是啊，妹妹兢认为自己要以一生 

的代价乗換取白mW点儿可怜的良疝的安慰？

宁大夫推门走过来了，满脸都是汗水 ,"

“情况很不好。恐怕我们要下产钳了。她总是呷吟有军;可是•, 

要孩子就怕保不住大人。她巳经沒力气了！ " ，" 3

“当然是先保住大人！ a 」

宁大夫的眼睛朝我闪甯光收是淖冷的上售。槃――― -

.“你标该先让他流 植是孩子的父歯:"武会」■ ­療」 浴

“克 我，”,妹夫张着嘴s “当然会要激大人弊紧，，，」；； 

般糞想嚴密地瑜抱双雁辛宰的；俠老;禎是唳城的「我还:流

上次和钝的谈母 我说版他答位和麻诔离婚「相应该为妹妹能前途着’一 

渇9他京实阖意了。也许9辣妹，'K•的9嘘花那时候几乎失去一切了一 

朋运家感信仰，父母的恶名史她遭到种种打抗在这时侯她从这一二 

个农走这儿得到了温暧，她现今又怎么能能弃他们呢？ ­

墻上不是一张嫌姝的结蜡除吗?背景是一片刚收劄完了的爰他「”常 

除了更龜再沒有別的东西。真二的生牯背益 琉卖的背晶 沒有那应 

魔尚的风景做陪衬的为隘造作的背景—…一 外

呻蟒广又是呷吟。我已经是第二次听到妹妹这样的呻吟了<花落'' 

吗？记得一一那天晚上的怆声足足响了 一夜，时而稀疏，时而雷鬼（3 ' I 
半夜里我看见有T盘褛起了先 火光映照在天幕上，就城一姚城 

照亮了一谖坟墓般的洞穴，我辩别了一下方向，・那是媒噺i们守着的」

1 4 -- -好——



後，弦被瑞的竽头 加们完我了經产电”者宓在检戸。

大侬轡啲对储力小入諳都网奏工;若为勺年头被打断石医院: 

一好歹m句"野不敢收留透个初理再核鸳色谷羲然剜事- 

.那些狂热孤蠣注触萌呻％「陳吟:了L-；“‘

,' 兰色的烟雾，火光在这张被风吹冢的脸上忽明忽用我有薯涉么 

_困惑的心事啊！谁也不能回答我。时间在缓缓过去 普外的庇攵磕利

地刮起来了，呼蚓，那多象是-个婴儿的啼哭啊L那边的门终于开了，

有人喊我进会
■ ， -- - …・ ,■:

二 借着煤油灯的灯光，我看见了小雾、「》「:；一

这就是我的妹妹吗？如此消並如此斎鱼,隼竜一感失色的嘴 

唇，筮裂了。她包着一条绿头巾，在灯光下，叁我的眼前看下一片可 

鮑的青色。一根输液管扎在她的胳膊上。呼叫吧，号枭巴，睁开你那 

无力的眼畸匕 , “

“你们来了!你们来干什么？:来要艮心吗？你们把孩子也弄死了，

一他也许就注兔是要死的。你们害死了他我恨你们！一”

她又昏逐了。上炕上坐着几小好女，她们正用我买的那块鹅黄色 

的婴儿毛毯包起那个已经苑去的孩■于。

“孩子有些畸形，所以生不下来。.”字大夫的冷靜的声音，他望

着我说，“螃大人仍然有危险。？

屋子里的人都在低声濺泣着只有守大夫和我荏沉思。妈/神色 

说惚，显然就要支持不住了户精疲力竭地葬在妹妹身旁，手里揑着一’ 

一块已曲0水浸湿的手帕.那边还有一个女医生，她又量起妹妹的脉搏

来 她的手指在用力地按着一丁、

“雪加”

妈媽猛地大呼起疣抓住妹妹的手。怎么蛆我惊杲了，头轰得 

一戸爆炸起人 水走此贵了-甘白色的箋穿也 法工惨淡飘忽旳灯光亠 

典宁大夫在忙，別冷公社来的女医火也在忙，我什么也不能做，就

*******
象要被这雪雾裹走了。 * , *****

字 抒 込 . *

我奔出屋子，来到院子虱 冤 誓卒起来了，隐沒了深山沟里 

的小村而隐沒了天地。脑子轰羨一片，仿佛就要爆炸。妹妹又在呷, 

除工小绫4可怕的呻险啊!.你应该对我再说些什么1你不该在这儿断 
送台己的二生，说什瑟靖矍哪，我传佛謔得你瞒多上空现工不等镀： 

笑，痛苦的微笑，带着训讽，-难以捉摸，一就莽岁太夫一样！你在嘲笑
. .—――：美-3;未

什么？ ；£港"…"；「—心•一¥
’呵，我仿佛看见了栽生殖着里那X,龍壹賣瀛相：福什想必对 

这里发生的事毫无所知。娴,，你总躺茬子楽者宜吗电我祝福你和 

我们为蜂手芈安叫 .. 工」"-匸工；

风这风里多象是有一个婴儿的啼凫T电库哪

,那丿L什么而交有。“二，；/；；；"_，： .

只有富

‘刃；

启 事

《今天》丛书之一:舟集《心事》，「作者：芒克，已于8 0 

年1月出版。是作者工9 7 3年至1 9 7 8年短诗自选集共 

；,3 3首。另州线条画插囹9幅，作者 同石。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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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林林告诉我，他也不想回家了，烟为他再也不想奪败他哥哥每天当 

T他的面去擦那条带血的皮带。」「河：'—： 

一 “他也当着你爸笹妈妈的面我幣声问施：

“嗯r不过他们好象看不见这不「他们毎天必须去看二大堆文件,
Y.'-iti-

致乎很怕文件上出现他们里已的名字。"Y匸“一営宀＞ 

看来，我们俩都不想再回家去了。我也不想再着■见爸笹和妈嫂郑重

「其事地拔善我和麴妈的皮鞋上的银扣子，然后用菜刀砍惮番亲蓄棒漂・亮’ 

飽鞋尖0我穿上鞋旳时候9脚趾总笼露在外我。我冉-當天源直蒙了 ；次还

一 淹户阳、m：.：

因为羣空没有了阿姨和“糕灣" O阿姨从小把我带大，嘔定睛也明照巴 

含着眼，鶴 非要给我楹一个当尾松。找抬头看她，这才发到，她已经很 

老了，可是她又必须符开我们…宀我拉着他胡手e小応鹭翼地穿过那虎……* 

知班第1的人曲9 一直把她送到专站。“粧狸”也不会回釆了，当那些人 

把梯子从一家移向另一家,而那个警察双手扶着梢子佃望那些往上爬的

'' 'v. -a . • ： ・， ・利「 4洋八 1 大' '
一人的时候，它一闪身跳上了房顶,，.面对押地典富做药熙 有云儀# ： 

门上的锁9耙正砌的我推进屋風 又锁上私门——飞掏漳软^彌［ 

的尾巴、悲哀地离去不……我再也不嫁回家了，链因滴妈她必须当需大 

［家的貳无缘无故地打爸爸噸，而我又必须站在那里窟絨：失去自由, 

「的人？都不是好人。可是落有姨％存么‘不把我带走呢？我使劲抓住她的

-7— 52 一--

除，求她。车就要开动了,•她一边用描造的手沈误格小给x证好破 

发，一边哭着安慰我... 阿姨走了，我在站台上发呆。林林釆了,说他

也不想回冢了。就这祥，我们背靠背地坐在这块冰冷的石头台阶上°车 

站旳神，不知颤抖地啊道几次。起风了，刮得五颜六色的小纸片直转悠。 

“忌得想个办法啊，咱们。”林林说。

我漫应了一声，不知道彼此用声音是否都听得清楚。我们背对背坐 

飲弓着腰，各目托着嚳.

不一会儿，林林怕情高开我，走了。

他一名我觉得很冷，好象风更大匕那些碎纸片一个劲儿街佥上 

卜。我用手揪■了揪袖口，缩成一团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能再回去。自从我 

上看阿姨旳大包袱从那些人面前走过，我就觉得：家和爸爸、妈妈对于 

上已经成了一件往半。小时候，我读过那么多书，都是爸爸给我吴的。 

F那些童话故事里有那么多公正的国王和勇敢的王子。賢妈经常告诉我做 

卜礼貌她不许我虐待“狸狸”，教我帮助阿姨劳动和照頤别人。可. 

卜在，他们干吗齐心合力地剁掉我的皮鞋尖呢？我的脚可真冷呀。妈妈 

又凭什么当着我的面去打爸爸旳脸呢？真冷！难道他们不能死么？死， 

||底是什么东西，我以前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好冷啊，我使劲抱紧我 

|膝盖，鼻涕快拖到脚上了。又是一俾大风,风把我的马尾松吹散了， 

卜贴籐上。

天，不知不觉地黑下来。

I我觉得有人轻轻坐在我身边「抬头一看，是林林，他怎么又回来了 

i? ——53 —



“你哭了. ”他说。

三“没。”我吸了下興子.用牙齿咬住嘴售：

「"饿吗？ "他问。一

\我摇摇头，车站的灯光直刺我旳眼睛。他一定看得见我在摇头。

「你回家了？ “我问。 、

-“没有，我说过不回去了。”他用手埋了理被风和尘土揉乱的头发 

ft还是个孩子。“走吧》“他说。 j

L “上哪儿去？ ” :

“咱们找个地方疣澡去，你不是最爱干净旳吗？ ”

J "可是....钱呢、“ ,

“你甭管了，我禍到了钱。/他双手粧在衣袋里，1氐看头，似乎在 

鉴考什么。可是，他旳钱从哪儿釆的？他说没回冢。这一足是真旳。为 

告么？就因为哥哥总是当着他的面擦带血的皮带么？

当我扌皮着湿漉漓的头发和他一起从那雾气腾勝的澡堂出釆，风已经 

停了。车站的钟又一次轰轰地震响起来。我抬头望着头顶上那巨大的夜 

毒气起已经深夜零点了。黑暗中，一切都那么平静，似乎世界上从釆 

叢二发生过任何事情。我听见自已心里从零点开始的一个声音：我不想 

意我必须知道一回——生活——这件事情。

“咱们走吧，”他沉网地说- :.

“上哪儿去呢？ "我还是觉得有点茫然。 :

“不管哪儿，总得逃到另一个地方去，”他说，停了停，•又加上一

里”也许前面会好些。” 5

“我和你一起去？ ”

“当然，要不你怎么办呢？ "他看了看我

痴二个人是活不下去的，你毕竟是个女孩手呀。”

我点点头。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很相信林林的话，尤其是现 

在；我们都没有冢，我必须寻找让我相信的东西。 -

车廂里没什么人，很壳，或许是外面太昏暗旳缘故吧。我们找到 

两个空长椅，在靠窗的位置上坐下。林林抽起烟釆，不知他什么时候 

学会旳，烟味呛得让人头海。汽笛响了，车廂震动看，缓缓移动。我 

磕起双脚…跪在椅子上，把脸贴到车窗的玻璃上。夜,深了。无边无 

际旳荒野，飘泡几颗寂寞的星星。这时，我觉得心里有一种荒凉的感 

觉。一个人知果再也没有老阿姨，没有过去，也没有将来，没有任何 

需要你认真对待的事情和人，那也有什么意思呢？当然，林林是个好 

孩子，他学着大人的样子坐在那里抽烟了。可是林林毕竟是林林,他 

跟我又有什幺关系？我的肩踏袖动了一下，一股泪水涌到我的脸颊上； 

然后顺着玻璃淌下去。我使劲压抑自己，不让哭出声来o林林轻轻呼 

喚我，我不想转.过头去,我不想让他看见我哭的样子。

林林把手搭在我的肩上，扳过我的身子，不知所措地看着我，茫 

然地把我的头发一缕细到耳朶后面，双手孩子气地建住我噸。这 

时，我才发现他的脸上也有泪痕。

直到这时，我们似乎才明白，我们必须以新的姿态去生活。

我们接吻了。 , ： ”

.• • • •

"你们’活够了? ”二个干燥旳声音，原来是个乘警。



"我们怎么啦？“我沅。

”跟我走一趟，快点儿,！ “乘警说。

= ”有什么不对吗？"我问。.

“少哆索s快点儿收拾东四？”

-“我们什么也没有。“这时我发现，林林一直沉默着，坚足地沉 

重着。于是，我也不想再开口说什么了。

: 我们被带走了。嘍餐;粗野地把我们推进一节辆,卡嚓一声，上 

瑛里面还关着几个男孩和女孩6我们向他们问矩•他们告诉我们, 

對I］也是因为互相接吻被抓进来旳。 ■

林林笑了，告诉他仅：他有足够的钱，永远租下这节前逬的车-。 

他们告诉药林8大家有足够的兴趣9既可以看清上了锁的车剤， 

惠可以透过车窗观望那不能上锁旳外面。

我默默地望着那个站在门口的参豎9党得找俏并不比他可怜。尽 

書敍西无限的不上锁的天地，可是他永远不能圏开这扇上了锁底口。

丨我砲走到窗口，安静地坐下釆9把脸贴在玻璃上O

-在这里，我和林林终于找到了家。

二^第60項 -

蜃苏伯伯，您.能给我留个姓名吗？ ” :

“哦.”老人擦擦房子.站了起釆，轻轻地说道，“伊凡•阿历 

五灵宾，维奇•萧宁。”

------- 56 -

老人与伤兵
阿蛮

战争时期的平静，总显得那么不真实。仿佛隔几天没有枪声、爆炸

声，没有死人9就觉得等待的时间太长了。 、

战线移刊苏联去了。法国南方的这个小城倒平静下来。从别的地方 

涌来的难民:T时在这里住下，尽自己的努力糊口。

平静总有平等的秩序。一年多来，每天早上九点钟9总有一个瘦瘦 

的老头在比伐尔;，街散步。他从大街北面一幢红瓦顶的二层小楼里出来 

右转制向帀巴广方向走去。走完这一条街，然后在卡尔玛时装店崎橱 

窗下转身再慢”走回去。日复一日。比时钟还准确。

他是谁？ /有妻子儿女吗？他从那里釆旳？从来没有人问过铉种冋 

也好奇心費口平时期的侈奢品；在战争冃期,它只處于胜利者。

从今年I初.他的路线有了个小小的变更：一〜德国人的伤兵医院 

设在了这多后上。老人走到离这个医院门口的哨兵还有四椽梧桐树的距 

例时，折1马路对瓯然后一直走到卡尔玛时装店的对面,再顺原路折 

回。仍旧：天如此0当然,天气恶劣时J例如刮风、下瓦除外Q

八下的娇阳又回到了小城上空。阳光下》到处泛着一片剌目的灰白, 

九点钟3外镇二层小楼的大门的铃“喈”的一声，宣告老人每天例行的 

散步又开，了.

他扶'一下帽子s又摸了摸夹在左臂下的手枪 从容不迫地向那个 

一年多来,老目标一一^尔马时装店走去。 7
—■一«—'一—-—



就在离德S伤兵医院还有四瞟樹旳距离,他该转弯的地方9今天 

有一小队俘虏兵在马路上干活，看样子是在修医院的自来水管道。这 

些俘虏兵穿着又黑又破的旧军服，一个个痩弱、疲惫，吃力地衣着丁 

字镐，镐头在阳光下一闪一闪地反着耀眼的光0

“养沙，你怎么了？ ”一个俘虏兵用俄语轻轻喊道。

一个咼局的，但瘦弱不堪的俘虏慢慢低下头，无力地倚在丁字鎬 

把上，苍白的嘴蕾抖了抖，说了声：“礼”

， 听到这些词句，老人旳手抖了 一下，手杖掉在地上。他慢慢弯下 

身，拾起手杖，看着那十几个默默喘着气.、神色阴存的俘虏，足有五 

分钟，他才继续向卡尔玛时装店走去。

这一次，他忘了过马路。破天荒从德国哨兵的枪口下走了过去， 

又破天荒没有走到卡尔玛时装店就折了回来。当他又走过这群俘虏兵 

跟前时，步子竟蹣跚•起来，仿佛突然无可奈何地承认了自己对岁月的 

失贬. 一 ~ '

第二天 天并不热，可老人却穿上了件风祗当他慢慢走过那群 

干活的俘虏兵前，从风衣里掉下一个布包，落在刚挖好的沟里。这个 

时候，医院门口的哨兵刚巧转过身去。

从那天起，这群俘虏兵每天都御分着上午九点那幢小楼的大门上 

“咼”的这一声。

盼望这个时候的还有一个人，就是那个老人。

,有一次。当老人按计划又把一个包无意中落在那群俘虏兵的脚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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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 与珞跳向一个过路的六、七岁男孩突然喊道："老‘爷爷：您的.. 

一”领着男孩的一个伴伴的中呼妇女回过去釆，一看到那个包包，t 

么都明白了，她用和她的身材不大和称旳敏捷，一把秋住孩子旳耳并
■ - - .f

喊道：“小坏蛋♦快回家，又想挨你爸爸的皮带？ ”走出好远，她刁 

偷偷回过头来，在胸前划了个十字。

两个星期过去了。自釆水管道终于修好了。老人又散步回来，机 

脱下风衣，背后传釆轻轻的敲门声。

老人拉开门。门外站着一个穿着破军服的年青人，苍白、消瘦， 

胡子茬象没有收拾干净的麦地，一双斯拉夫式的黑眼睛睁得圆圆的。

“荫沙！ ”老人叫道。

萨沙雷门关上；'要休息一会儿，找点水喝。”

“你笺等。”老人激动得手忙脚乱，他冲到食品柜前,打开柜子 

那里面空空如也，只有香烟盒大小的一块面包，和一瓶劣质的咖啡。 

老人把咖啡倒出半瓶，又忙着去熟 过了一会儿，老人端着咖啡也回 

来了 。“快喝吧，可惜煮旳时间不够。”

那沙顾不得烫了，端起杯子喝起来。老人看着，好象想起了什么 

打开食品柜.取出那唯一的一片面包，端到淤沙面前。“吃吧，孩孑

蒔■沙嘴里塞满了面包，额上沁出汗珠，他便劲烟了几下，抬头问 

道：“您是苏联人？ ”

“唔，俄国人，用你的话说，是苏联人/；

“我1『早就看出来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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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故，”名人控裔•自己苍老的手，他的眼睛象是发亮了.“从嘲

A? ” 宀

:.“我们都感觉到了您身上的俄贸斯气息。” -

老人垂下了头，掏出一块手曲擦着眼睛。

“哦，请等一下，“他突然奔向卧室，又奔了回来，手里撵着一 

一只精玫旳小木电方发黑旳金漆已被磨得班班点点了。他放在桌上打开 

来.那是一度•干传发白了旳泥土，掺杂着一些枯干的草费。

■ ”俄罗斯的士 母亲的土……”老人颓然坐下》一只手招着的额,

調看眼睛,他的声音蜒因To隆沙忘记了手里的面包杲呆地望着他 , 

“你离开那儿很久了？ ” 演

. “很久几我是2。年，月2 6日，禺开了敖德隆，二十三年了， 

每去过敖德隆吗,蓬沙，还有破得幣轨 噢.，你们叫列宁格勒—— “

“没有，老伯伯，我是从顿河到前线去的，……”

哦，顿河s顿河,我去过》,“聋人若有所為,憑是陷入了回忆

* ”伊洛夫林斯卡必克列茨卡亚，"斯卡但巴普洛夫斯克 

一…我去过,我现凌还能记得那里是什么样:念歹粧诩还融別转我改 

会想再看一希哦,真象是一切喙……” ^

老人自言自语，目水顺着鼻梁流到鼻子尖上9又滴了下来四睜野 

上响起了哨声，有人在医此的n 口那边喊叫。蹩沙突然醒悟过来,从 

桌子边站了起来。■

“我该走了,他们不知道我溜出来。我们明天就到别的地方干活

---6,0------ [下转第5 6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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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:桌上•那只火為色彎子子泛着泡沫*我的对面.佳佳那只細有三 

奏地晃动着。我把一支香烟慢慢地揉碎……「…， ：」

“怎么样工热中準則冬箜鎚裡馬儿了吧?二OOCM 
吼到三嚏變R室懸辟WL”）

那份该茎囈|倏R生崩有个子雰电费4一片水流牛皮纸上. 
那个红色的戳子正/周围扩薪着。不用看，就相遵里闻一負废话也必 

有。这是第几次了？
一 ； O •

“诗夕揖1:彗人多少钱一斤，知道市价吗?，等你睡到大街」 

就知道你洛举诗人气质工,别自以为必穷又聪明，我看你是又穷又!

每次收到这些通源往往总要象个预言家那么高兴,真看她那裒 

不可一世血脸。“皆给我出去,“我苑

佳隹两手交叉在脚前，眼睛斜视養“你还自己觉簿不错呢，招 

了胡谄两句歪诗，还会什么！” ...■

“你再不闭嘴 "我真有点想撲她。 ，碳纤也

佳佳穿起大衣，那是件灰色的大衣。“以后你可以接板橙，够£ 
O / ,上- r ■ *. ! ' 一*、…

揍一辈子的……” 4

佳佳走了，屋里的热气也被她带走。他妈的，那份该死的稿件工

懒洋洋地躺在那里。我一下N把它扫到墙角，也许那正是它该去的」 
0＞，.」 ■

方。

火苗，黄色的火苗，我捡起一张纸:《爱情在生活中的位置》。 

哼，爱情，我把它扔进火理，屋里顿时被火光照亮，又暗下去，顶（ 

两秒钟。这才是爱情的真正位置。



、我嚏起二本书，呑了徵，又抛到一边”我把住登临走前尚好的成 

一放在火上，真的，这倒是件值得安慰的事情。异价豆腐可真难吃，肉 

还烧得不错,隹佳放了糖,可味道总不如叉烧肉，这还是佳佳前两天 

一拎回的那块带骨肉，不知怎么降了价，还提新鲜。说句公道话，她可 

一是个过卬子的能手。我从床底摸出一瓶酒，喝了差不多有三两，三两 

足以让我飘忽忽的了。 一

, 谢天谢地，我可没做恶梦。佳佳在一条灰色的小联着，穿着一

条小红帮子（她可并不喜欢红色），两条腿飞快地移动着，转眼间消 

失了.我不知怎么骑在一只黑鹅背上，鹅的长應子-伸二福的。忽然, 

一在远处，在小路上，我看见她那条小红裙子,〕飘向飘呵，宜春龍胃、彳；

小。我的面前出现了一座大门，佳佳刚溜进去,门关上了，我封瞅住 

小红裙子的一席……我醒了，是被一个毛茸茸的冻西藕的：原来是 

佳佳那留着卷发的头，枕在我的胸上。我并没觉得怎公,高兴，虽然我

■在梦里拼命找过她Q我知遒她会回来的会回来帆标象那个钟 

会走一样。

她装出一付神秘的样子，在我耳边悄悄地说:“那颗星星又出来

“哪颗? ”

“就是咱们找过的那就” .一

“大吗？ ” ..

“很大。” .亠一

我伸了下懒臆总不能让她这么轻易地觉得我没事了吧6 
在月亮的右下班离地平线很近。“她会走吗？ ” 

“我整台的“，佳佳正经地说，好象她就是那颗星星。

“咱们应该把她的位置记下来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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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

真是那
颗*

’今天是几号？ ”佳隹诡秘地一笑,“诗”焉马诩;w 
“诗? ”我勤决出来

“好了，”佳佳把大衣拿过来,，，咱们修義

外面很協世界被罩上一层淡青色的光,镰向蔡时 

显佇规矩点。两条影子拖在街道上,那个长的冥轟:一宀

;世手取剩下咱们俩了，，，佳佳轻轻覷験闹嬴如总

么柔声柔气说话。 1,卄率善如・： 华

导“他们都樋釆了，嗦指了指那些古怪的小房4|蔡议 

由于怕冷，人造了这玩意儿把自己装在里面一 看鬣也給

慮；：；賢:自:考虑'”隹佳看了我，“讯碑翕虑考 

愿不为自己的,在这个世界上是生存不了釘”,膈匸氢，她 

又说：“跟爸爸和解吧o ” 二/ '八，i

我没鬼气，噢,原来是为了这个■,我的■茬目‘光下走的g 
一:你不是一直但2该善良、法意人类也应鏡解吗］

么就不能跟爸爸和解呢？ "她的声音倒显得挺真诚。

_ “不，他不能算什么爸爸。他从来没有尽过爸爸的责任，， 

启已6自从玛妈死后，在我心里，他也死了。我可以去乞讨，| 

人乞讨,除了他。”

佳佳抓紧我的毛“魏宾，你再想想,为咱们想想，为我想想： 

佳佳的眼睛蒙上一层泪水，“我可够了，預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J 
你知道,大我想要一个孩子，我想要一个孩子!”

,我感到一陈麻木,这个世##也不存在了,佳佳翥在我的肩上, 

耳朮花婚流下来，"我答应你,佳佳，”我轻声说。

宀雾气顺会处的街道爬了过来。我们站在黑鏡门洞里，这就是 

豕，多么熟悉、亲班而又多么陌生的算我的董叫我的全部美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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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为什

他只爱 

向任何



的生活，都是在这•里度过的.妈妈E经窕了5噪妹还在选坑挖疗自 

己的那个小约只有我，只有我还活着戸縣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哇佳。 

, 车库门口，有个人躺在那里,缩成土醸豫豕软株物说 也件是 

上访的，也许是个精神病患者s爲光照在他蒙匕、就豪熊荏死人身上。 

、 我按了一下电钛 .二」 」等 了.件占分显

屋里还是老样子，沙发、书架、落地式台灯J漑逢建薮在书架上 

的那个酱油色的花瓶也没有动。我拿起一支烟。禰架上落満学矣尘. 

靠墙痛的手风琴箱子（那是小玲的）上不知被谁划了二蔡夫伤痕。每 

回我一拉错音调，小玲总要把嘴一撇，挖苦几句。墙上，妈妈的象片 

不在了，事妈临终时「嘍我好好照顾妹妹，可我....」

替爸力来了齐跟在佳佳后面,•还是那张可憎的脸，好象比过去年 

轻単匕 我心里一玩 到底是爸爸，便站了起菊 他并没有显得高兴, 

在沙发上坐下来9拿起一支烟」动作还象过去那样―一道貌岸然。

那位躲在豊屋一二声也不吭。这倒挺直率，否剤会叫我翻胃的。 

小时候，我管她叫啊嬷 现噓蒯费于•“妈妈3嘛说她是个医生，可 

怎么也不治治爸爸那僵化的毛驕2宀

爸爸坐在那里慢条斯理趟轴烟屮膈了半晌，他才说:“听说你这 
, •­. W#

几年过得很苦……”

我心里一■动O .
.“其实〜应该早点来啦想越来，锭九年対你和小玲关心福太不 

够喽9我正想办法把小玲调回来。你妈妈…%”福芻声者有滤城 

“我过去有些地方对不起她”。 「东渭京「「M
对不起她“蹲一我真恨不得那个烟灰缸这会儿能飞起来了落祝他

的脑袋上。.”㈠出為之 「「宀

“现在年纪大了.往事……％小宾9清明的时候，请你帮我给

妈妈上一次坟吧!” --- /

我一下子站起先“你早干什么去了？！良心发现了？ ！死的死 

了，完蛋的完蛋了，你……”

他的头低了下去。

佳佳走过来，推了我一下，“魏宾，你干什么？ ",

“咱们走吧，“我吟冷地说。

“别这样，魏宾，你爸爸也有难处，你也该为他想想哥！”

“难处……”我哼了 一声，拽着佳佳往外走.

车库门口，那个人还鯛着，说不定已经死了.佳佳忍不住看了他 

一眼,我们默默地走在街上d人生也彖这个夜晚一样，又静又冷，谁 

也不认短谁，谁也不知道谁。

我站在门口。阳光从宽大的玻璃窗泻进来,屋里被染得一片雪白. 

那小¥禿的胸袋9在阳光不仿傀有点透明一埋在纸堆里》不知是没有 

听见打响还是在装景.

“袁秘书，”我说。

“啊，来了，请坐一请坐a 他的脸显得既恿蠢又精明,浮着一 

丝微钻“抽烟吗？”

“不，谢谢。” , '，

“你先休息一下，我把这份文件改完咆伯就走。”他从柜子里拿 

出一本画期,“随便翻翻也“

'就在他对面坐下来9翻开画施9居然是毕加索的。

“你喜欢就拿去看吧，“他头也没抬地说。

在这一瞬间，我几乎觉得他是一个好人，他看文件的那股认真劲 

儿s可以算是模范公务员。不时在上面划着道遥写着批语，有一段 

时间，他脸上露出沉思的表情,使他变得庄重了，俨然象个首长。我一 

------ 65----- -



忽然明白了，其实他在演戏，不过在扮演着另外一个不属于他;而他 

希望撈到的角色；他可能一辈字也捞花上那个角色

我不能再陪他过这种瘾了。我站起茶“‘对本相 时间不早了 e，， 
我的声音一点也不客气。 ,

他也站了起来，眼睛看着那份文件；一只手拿'起电话e "喂’来 

辆车。“

我看了看手表。 ， 「 -

“两分钟,只要两分钟。”他一边穿大衣一边飙

宀车开得很快。哀秘书几乎躺着，眼睛半睁半时他的愚爺这时 

已完全显露在脸上。司机老陈叨勞着他那不争气的儿子,差不多每隔 

三分钟按一次喇叭，不管街上有没有人.

二m还是那条路,灰色的、窄窄的路，两边是光无、倾斜的白杨，我 

就是从这条路走来的，一步一步，象朝圣似的……目的地到了，一幢 

灰色的小楼，就象它的主编一样，显得瘦瘦的，站在一片东倒西歪的 

小房之中。

他向我们走来，话着一种“永恒的微笑”。说句老实话，在任何 

场合下你都能见到这种微笑，•大概连追悼会也不例外吧，当然，除了 

他自己的追掉会，那就是另一•回事了。 “

这是胡彩同志，"表秘书介绐说其实我们是“老相悪”了。

他伸出手来，白白的，又瘦又长，暗兰色的血管象蛇一样附在1

面。这是我有幸第一次握这只手，真不如去握死人的手舒脑

“袁秘书，怎么好久不来了？ ”他问。

袁秘书靠在沙发上，“忙哟一 ”他伸了个懒風“这是小魏, 

魏局长的儿子，以后你要费心了”。

难道他真把我忘了？难怪，象我这样的小人物，既不是第_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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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

袁出书把我的一本诗递给他,他打开认真地看了一两页，“有才 

,能,很"能。”他的眼睛朝我闪了一 To我就知道他不会忘记我， 

不会也.他就是那种靠记忆力活着的人“现在的年青人有作为;… 

这次计要在前两年就不行”当时的形势么，大家都知道.…；”，一.二

扌7似乎该热情点儿，我开始微笑了.没有变，这间屋子和他一样 

没有Z变。纸篓还在老地方，我站的那个地方，现在搁了一把椅子， 

当时丰就在那儿一边聆听这位主编大人不着边际的意见，「边担心地 

看看那个纸篓，仿佛那是陷井似的. . 1

葩彩在我的肩上拍了拍，“这样吧，下次把你的全部作品带来， 

如果允许的话，我可以帮你稍加润夕価每期发上几首.年轻人，好 

好干吧”。

我的嘴脣哆嗦了一下。“谢谢”。

我站在窗口.夜色一点点爬上来，一切都这么简単，自然,仿佛 

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火苗跳窜着，我把那本诗集扬了进去,.唉，这 

就是生活，这就是我在其中的位置。

佳佳来了，在昏暗中看看我9 “怎么样？ ”

我没说话，把身子转过去。我很想哭，真的，我很想哭。当然， 

我知遙就在此时此刻，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。

“你在找那颗星星吗？ ”佳佳问。

我点了点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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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动机患者

晨漠

教授的声音在大厅.回荡着 他在黑祓前慢慢地谖来機去，他的 

目光越过了我们防有人的，有时飞向窗外，他似乎是独自一个人在自 

言自流 教授是‘隹为我们这个正在帮助军工单位搞设计的班级釆作 

现代力学发展趋势的报告的a
我坐在靠窗旳位置上，窗外阳光明塢 刚进六月，正是这里气候 

最好的季节。我的思想也不时离开教授的声音，转向窗外；源豈了一 

些别的事慌 在楼门前，我看到一个四十多次的农民正和站岗的士兵 

毕卷毕破地说些什么，那个士兵就朝我们这边指了搞于是那个农民 

恭顺地蹲到一边的树彩里等着。

“同学们9也许你们都听说过永动机1m个世纪j曾长久地蔓 

延过一场家动机瘟及3今无 祢们也不要以为这种愚蠢的念头已经从 

人们的脑子里根除了9 “敎授白'冃光突然从窗外收回来9向着我们郑 

重地教导春”不说别的9现在,你们到窗前去看一下，就能看到一 

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永动机思者。 '

大厅里一阵喧唸同学们纷纷到窗的看春 议论着J

“同学们，我们心目中只应有一个上帝〉那就是科学，对于这种 

代赛愚蠢落后的反科学势力,我们终生的便,命就是向他们作斗争g毫 

不动搖 亳不留情9这就是科学这个上帝向我们提出的要求c谁做得 

好，谁就能进入科学的天堂3 ' '

这一席惊像激昂的话9成了今天这节课的结束谣 我们隨着教授 

拥出大月。永动机患者--那个四十来发的农民，游着满脸讨好的笑 

容走了过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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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教捻 界天您有鹤 今天可以请教吗？ “

教斛隹了，看看这位患者一本正经的神气，

，对不电今天我也有某.

我们都心如明镜.教授根本就不愿意在他身上浪费过囘.也许他 

的表情有劈使人可怜，教授叹了 口气* -

:“ •别浪费别人的，您有你自己的时网了，|我已经跟你说过,能畳 

守愠 你知不知道这个定南 永动机走不可能造出来的，这是一个研 

究科学的人的起码佛识 .

教授说完就匆匆离开了。.这下成了我们学住行的天下，学生们对 

这个永动机发明家发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把他围了起范 就象在动物园 

围观一只猩猩一样评头论足，想拿他取乐一番....

.蹙.有什么事銀我说吧，我对永动机很有研究。*

同学们听见我的量都乐了.我想，他一定先遒我们会捉弄他，会 

和我们争执一番，然而出乎意料，他听了我的话眼睛就亮了*手忙脚 

乱地从衣袋里往外掏什么东西，原来是一张牛皮鲂当他打开来的时 

儔 我看见上面画满线条。这就是他的永动机设计图，.天那，这算是 

什么图纸，背面有什么"拣式会社"字样，是从日本进口的化肥袋上 

撕下来的,又脏又皱，上面有水渍的印子，有干硬的米汤，还有煤烟 

嘉黑粉良迹，再看那些线条吧 密密麻麻，缠墩一团.无头无绪.简 

直让人害怕j
永动机崽者紧张地看着我 期待着我的评判。

“你念过书吗？，

,”读过两年私氢.他似乎觉得还不夠，又补充遇“后来我一 

直自学・,

私型加自学，再加上农村一个乡巴佬，即使是髙级私弱 也实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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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，"不工泛「「 -

太可铮了.一他从什么地方知道了豕粉就这个怪念头的呢？

“你学过物理吗？ " , 『 一

“村里那些高中学生的物理书我都看也» "

“不用髙中，初中课本就行。你不知道能量守也■」,

"能量守恒！ ....》他喃喃地自言自语，垂下头去。”到处都说

能量守恆，到那儿都是这句话,可是也不看看我的图.....产

他的图，他还真以为他的图上会有什么惊人的东西」真让人又可 

气又可笑•同学们纷纷讥讽起春

“他还想打破能量守恆定律呢!.k. —
. “想做牛顿第二想疯了 1 ；「宀-

.”回家多干点儿活去吧］*-： - ：：；";

他似乎倒相信我，因为我还在看这张奇怪■的图线 他哀切的声音 

使我不忍心马上扔还给他，他那双丑陋混強但显得诚实的小眼睛盯着 

我。 :；■■■■ 二 一 . •二二；

“你给我看看？ “ . X..... .
“你还给什么人看过？。

”到过北京，科学院，他们也是说，能量守恒小看也不看»

我没想到，他还真能活动1可是稍有科学常识的人9是不愿意就 

误工夫看这份图纸的S这简直是受罪。，.；」； ：；「

「你看，科学院的人都这么说了，我是个学生，,还能说什么呢「

我搖搖头9把图纸塞回他的手里。他象是又遭受了一场大病的病 

人一样，有气无力地叹息着，手指颤抖着把图纸折迭起来 同学们典 

笑着散开了，让他孤伶伴地一个人站在阳光下。他缓缓地走回一去，真 

巧，从排球场那边飞来一个排球，不偏不倚，稳稳当当,正和在永动 

机患者光秃秃的脑袋上，弾得老高。于是这又引起了 一^更热烈的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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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，有一个女同学高叫崭修引力凝将广” 「 ..

■在笑声中,永动机患碧版地离开了。—
■ ■■■■髭 <

« 一， ' /. ■ , , . . " --

第一期工程结京 宣布放假两元 我们一下子从图茶和买睑室里 

举放出犯 第一次有了歇口气的机会，只想玩个痛快.早就听说白河 

T游的孙家峰上有个莫测髙深的野洞，洞里有种乳石檄 的奇幻景致， 

我於儿个同学决定去探限.‘「' -11-
• 在洞里玩得很痛快> 竟忘记［天自 撲回廻口，完色昏黑了，・下.

由时竟違y路歹君来又飘凝靛翕，冗不人脸福権蜃 转得豊头转向， 

筋疲力竭，好不容易问到T小村岸「已九点多钟了，N好决定借宿， 

朝前一家看好発的女家走羞,C ：C ’

“永动机患者I ，我们一跨进大的,大家不约而同地叫了起釆。 

不错，他那个秃脑袋使我们一下字次出来了他‘‘

“请请坐！，他放下手里的三茶书，備忙遍義仇 我感到 

有些意外*这真是一次戏剧性的相送 同时我担心，他是不是会记着 

那一球之惓 把我们赶走，可是当我们藤明了困贏请，他热情地招 

呼我们，把所有能坐的东西都搬了出釆,还拿一条又鹽又触原毛巾辻 

我们擦脸，那毛巾猾嚇源的，我们谁也，不敢為；手適不注意,：就扔回 

老地方去To他让我们把編•亍的•衣j血下来;‘■益如质途生着了 

炭火，让我们烤烤衣脇这时，我看见从里屋走出冰一个十Q九芨的 

年青姑媽 腼腆地把炭火放在总子中间。義们嘉厳到‘不好一意念总希 

在这样的青年姑娘面前光着膀子站着。 … .：…；

我们一边烤着，一边议论着永动机患者，他就隹在这么一间又黑 

又脏的屋子里做牛顿第二的美梦的，屋里有一张床，被一顶破蚊帐建 

着,一张破桌子，上面放着些瓶瓶罐罐桌上还扔着家动机患者刚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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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的那本书，那是L本缺头少尾的讲机諭原理的小冊子，不知是什么 

年代的玩艺儿，还印的繁体字.他縦趣种书搞什么行免场 悽不 

得人。稀怀疑他是神经病了. _

过了 一会■胞端着一盆自己干的面条走了进来,

“没什么堆部 随便点点吧! ■他侬R卢好象很过意不去.

这时那个姑娘也走了釆，我想，这些耳条十有八九是他干的。独 

端着一礫家醃的成菜一碗子。豕动机患者居然有琴野一个女儿， 

令人嫩到奇怪.我们都显得拘谨起来，在同班的女同学軻，大冢都 

没有这样规矩还 刚吃两口,旁边那个蚊帐里突然传由一小老大大的 

声音”沙哑无力，麺着病人的呻吟声.把我们吓了_账

“你们又做什么吃呢？给我一点？ • 、

那个姑娘赶紧把身子探进蚊帐，她的声音既是埋怨也是怜懈

“妈,是给客人吃的。， -

“我饿了，光喝菜龍我受不了，我只要喝一点面汤［＞

我明餞一定是个病人大家都尴尬地停下羲子.我拿起旁边_ 

个空碗盛了面条.站起釆 乐动机患者上来拦隹我J “别，你们先吃 

吧，锅里还有| "我把他推开了，走到床前9片娘流靂出为难的神色, 

看着父亲，又看看啊 犹触•刻.终于接过去了。 「

我们都不知是怎么样稀里糊除池把面条喝下去吼小伙子们又累 

又胭，豕动机患者走进一间里屋，叫出一大群迷迷糊糊的孩子，推进 

另一间屋子.然后又为我们扫了求 我们就七歪八斜地躺下了.

我却是个有坏习惯的人，一换地方，总睡不着，艄下迷糊了一会 

九，就醒了,只觉得蚊帐里又闷又热一种难闻的气味直冲鼻子，院 

子星青蛀在呜㈣塞我时而还听见外屋有病人呼吟的声音，再也睡不 

下去，钻出帐子.想去透透空气外屋里・炭火还在烧務 我看见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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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姑娘还坐在火盆边为我们融动着没有烤干的衣服.我楞住了，一种 

感激之情从心里泛起.姑娘惊异地抬起头来看望痴那对联畸又大又 

亮。我转身走出院子，雨已停了，嫗润而宿新的空气便人为之一振，’ 

晴期的夜空繁星点点，在星光中挺立着孙冢峰芬丽的山影，我突然象 

饮了一口烈酒一般被这安謐的夜景，被这芳舞的空气陶醉了，想起了 

普希金和拜伦这些伟大诗人颂扬自然的诗句。

.就在这时候，一f笹轻的脚步声在我身后传躋 是那个姑妬 象 

Y精灵，飘到我身迅 我那时候突然想起了许多乡村少女和青年贵 

族田园诗一样美的浪漫攻嘉我突然觉得心里冢是痴起了一团爱情的 

火，抓住了她的肩膀。 二

“你找我？ Q

她突然哭起釆了，如果那时侯她要掙扎我一定会紧繁地拥抱嬷 

把她带走。可走影竟然关起来了，使我不知所指，

“譌我请你救救我徐” .

原来如‘此我那些幻觉一下子烟消云散了，她椽本没想到她自己 

提到什么爲‘什么田园诗。

“他今年又要去北京了，还要为了他那张什么图，，“他说他要往天 

安门贴大字报，现在那儿准贴大字报啦。你不知道，去年冬天他就去 

过一况 被人当疯子赶了回来 公安局还关了好几元 这回他还憑去, 

可怎么办？……我妈病越釆越厉害，一年到头好不容易挣几个钱，他 

都花在珞上 妈没钱治病，也就活不长了……°

她又哭了。我看着她那因为悲伤而显得更加真挚热诚，更加美丽 

的面容简直抑制不住自己的懵感" "

“……他不颜另1人 也不顾自a,前些日子自己干活砸伤了脚， 

连花一分钱买药都不肯。去年冬天上北京9他只带了一袋炒面，整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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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吃那些眇面过日子,睢大街,自己差点冻殯 我们家的孩子，冬天 

连桶衣都穿不上 求求餌 你猫布恠说垠他别搞什么乐动机了 

。。…你项救我们吧？ ”

我不知t怎样回答她才好9只是一个助几点头。她似乎说完了徐 

擇就我的头，又跑回屋子里去。

第二天一晶永动机患者熬了大米竊馆又煎了好多鸿蛋3 i 

在他111家9 一定运毒:上等的饭菜了9几个孩子聚在始落里眼巴巴地f 
若我们S候我们很不自在9永动机患者立刻把他们赶走了。我心里. 

盘算好『，喈完早饭9掏出防有的钱9放在桌上9同学们也纷纷效, 

家动机患者看急了,坚决推辞不极, 爭来爭先相持不E行忌； 

露出早先那神笑容说2 ^
“我不收钱但我想求你们另一件事，……”

我已经想到他要说什么了，呆然」他呑呑吐吐地说也“能不了 

帮助我看看那张9那张图纸。。.一”

我犹豫若，望着他提心吊胆但又热切期待的样子9又看看同学生 

的脸色他们都茕过脸去，有的还抑制不住地想笑。这时我看见姑娘 

也站在那边紧张地望着我，目光殷切0
’”好吧！图给他看，钱你也收，哪天有空，你来找我］叫「

我们回家的珞上，他们突然在一边挤眉笄%甚至哄笑起来，那 

个绰号排骨的同学走过采拍着我的肩爲绻

“%他们说你交了桃花运了9昨晚上看见你和那个她^在月亮 

底下谈情说爱呢！你可别真做了永动机患者的女嬾喲»

“呸，你们知道什么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胸”

我真想，揍他们一就他们爽笑着逃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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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妒患者第二天就来了，.那时我正从制图室出来'只见他颦，・ 

椅阴里 南将干睡著了，汗水端透了他的发黄吃布小桃几只苍 

蝇在他肚上為他口 .角流瀛呼呼打彝全然不觉，亠—哨.

天国岭几十里路是怎么过釆制天气这么热大地都祎?

*一招懒们T出况还热得受不了，更何况大中午。我真不 

该］獭来鱷伤罪。这時，午没床的铃声乜响了，值班的学: 

推釆一车西瓜燧福我迎了上去，管他组―［先手阜帽亠 

装了一号冰楹抄了小西瓜托着就起永动燼者也已经醒了 9东 

张粧大概正在找我。“吃丿一我把新伸到他面薊。在我的健 

逼F他接了一支冰棍嚼着小组长简来秀冰棍和西瓜了'学生们 

也都探头徃窗外看春那份王穴蛋看见我和永动机患者站在一处 

又一阵专窃私语广排骨甚至打了一个响亮的嗯'哨/ .

,廳将，永动机患者来招女靖了！ " . "

生活委口_本正经地向我挥着手'•叫我过去。

“基糸怎么把西瓜冰棍随便给人吃啊'城军工单位特别照顾 

我们的°要是你来个朋友没（十么，可他是个疯子？ “ _

我冒火了，往地上唾了一口唯法这帮家伙都不是玩艺9忘了永 

动机恿者是怎么招待我们的了。他们当惭愿意看到Y堂堂的物理 

专业大学生和Y永动机患渚有什么瓜葛9我把西瓜和冰棍往车上一 

摔，拉着永动机患者往制图室走。

“看图去！ ”
我打开了那张印着标印的图纸开始进福酢天推备好的计划。 

微道，从鳏上《他只讲什么能量守惺怕是不行了;他根本 

不愠另外从机樵动入手，在动力学上违反能量守恒，在运动学上 

蘇不能成立的。我已经找到了他图叱几处最明显不过的致命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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误，那些机件互宿干沆册图纸根本无法运转。我是费尽心计才稍 

工:黑图纸的，他有些想法不无善心却全无科学凭报谩我 

二、传、7佩一个私翎口自学白女的制图水由我向他解释了他. 

:，艺型的话他都听屮因为我急叫他的思路去想的。他急 

；..二才知極妬企图散窗状，脸潦得通红，汗淋光秃秃的头顶徃R 
反沃帝有大骨节病形状的粗关节手指在绍:来回指馬几乎把牛 

皮纸都要栽穿了。 十

仰J片”：产有不我方是明白过来了，你是不甘心认输而已 

：：：向心顯终了，他的谈朗交底了喃喃自潮两叫、的 

眼:从他咽流出孔硒艮泪那么少，以感到心里不舒椒那是浓 

缩［的却是经过了多少蒲舍的重压在从心灵深处挤出釆的泪。

“你搞了多少年了？加

“从五八年开始9得近二十年了 ［外

,将近二十年,我震动了。他是那么痛苦,又发楞了。完柒t 

农闲包的骨骼、皮肤、肌肉、外貌，都是农民的样子，这二十年来 

一他却想致力于科学，痴迷了什么永动礼这种痴迷的念头，

.的时代就种进了他的胭子里去的。

“你还搞吗？ »

M呼起头，用都丑陋腿的目光盯着瑞我感到-种可怕的东西 

处存在他的头脑里,似乎是不能改变的了。

_揃为什么不搞，飒不鹹不出淞AA都嘲笑如说龊 

:风手，总有一天他们会知道谁是错的！ ”

二个过期你搞了二十爲就这么-张不值钱的东瓯 

我冋你，去年分了多少钱？ ”，、

“除了口福，五十多块！，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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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你話去一越北京，就花光了。听湖今年还女々，於今年? 

同样好十釆块钱吧，你老婆在生病，还有孩子，我劝1杯要去北京 

“我胜利了,他终于充嫩地点了点头。我觉得他是被彻底打败了， 

可是他居然把图纸仍然小心冀冀地折了起来

“以后，我还能涿找你吻”

我费住了，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，谁烦件么时候再来励我 

焉躇了半无同学们都到制图室里釆了，又是一阵窃笑。我学 

于这个永动和患者釆丸1隈没什么希望我，不用说永动机就是搞 

一般机福他的知说年龄，也注定他不会成旳，但我不敢诲我以 

好把飼图的铅缘图纸、小刀、尺、胡乱地包了一些，霽在他手里。

“我们要走了，恐怕希不了你什么忙了！"

“对于这种科•学上的敌人愚昧落后的反科学势力，我们的使命.

.就是向他们作斗争。” ' 八.
教授的抑扬顿挫的话语，还响在我的耳还有好几天时间，我都 

維病了的样子9心事望氧君青打采3总是想着些转不开的碟题: 

.说科学是上帝，那么人呢？科学的殿堂，难道只有衣冠楚愛的学 

者的位置？现在同学们都公开叫我是永动就传染病人，息了永动帆相 

思病，更可笑的是，有位小姐气愤地向我讨还她写给我的情书。为我 

治病的人也不少，班委会甚至专门为我召开了会说研究我的“病状。 

我们马上要回校准备毕业考试了，这怎么行呢？实际上他们哪儿.， 

我自,会好強因为我关心我自己的前途命运，我不会放弃科判 

离了科学，我怎么能夠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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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井军工単位的前一天，天正飘着累蒙缅时我被上雨我想最 

后在这野趣极浓的山野中走走。整个山区都罩在浩啰烟波之中，孙家 

.峰也只是f矇胧的影子，草色膏黄9山色青青，我仿佛又回味到了 

田园诗的优雅情趣在雨雾中，我獎然看见一个人影宪过来走到我」 

面前，竞走她，那个姑娘。謳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生挑着一担筐子， 

一步一滑地赶隔我们都惊訝地看着对方。

“我帮你挑一段珞吧J ”
“你们干得了这种活！ ”她吃吃地笑聲 宀― .一

..我挑上了担子，幷不氧 ■冰， …

“是什么？ "一 ： ” 一:.

“家里没有柒瀛镇上买点木虬，

“你爸爸呢？ Q

“ “出民工啦。这回揄钱给购买了不少药；他象是不準备去北原啦广

一她又笑了，欢乐中有种感激之情。 ，―，…”"

“，他还搞黄究吗?J -

'"让'宼搞好了9只要不去北京乱跑就行！。 V； 「「

.我没再说什么，走了一段路把担子交还绐她^她那对义大又亮 

的班睛凝视着我,我们的手在扁担上碰着了…我一把握隹她的手9 _、 

羽F名靜的眉臓流通我的全身。她的手是遅的，很温柔。周围後献父 

相浙痂浙沥的雨声，鉅变得羞涩，脸红得象㈱花，我看着能那件破旧 

的反近眼睛渐渐湿润了,慢慢彳公开手。、她挑起了担子，又簪了我_ 

眼，然后一步一滑地继续赶路。

我佇立在那里，一直看着她的身影在孙家峰的山影那边済失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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